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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傳統上，《易傳》提供了研究儒家思想中天道與心性論的基礎，如宋明理

學諸儒，即以《易傳》與《中庸》為起點，開展心性本體論的實踐理學。在通行

本《易傳》中，〈文言傳〉與〈繫辭傳〉有多條「子曰」的論述；而在馬王堆漢

墓出土的《帛書易傳》中，包括〈二參子〉、〈繫辭〉、〈易之義（衷）〉、〈要〉、〈繆

和〉與〈昭力〉六篇，也有多處「子曰」、「孔子曰」、「夫子曰」、「先生曰」的文

獻。此種體例與《論語》近似，都是孔子（丘，仲尼，公元前 551-公元前 479）

弟子與儒家後學記載孔子言語思想的文本。本文擬先透過通行本與帛書本《易傳》

記錄有關孔子言論的原典，耙梳探討《易傳》與《論語》文義上的相應關係，試

圖廓清孔子思想的型態向度（Dimension）；進而會通《易傳》與《論語》中儒家

思想的理路，貞定孔子《易》教的可能義涵。本文主要從原典的推求探索切入，

以通行本與帛書本《易傳》為主，比較對照《論語》中的觀點，辨其異同，察其

因由，進一步分析統整孔子天道、人事與心性的思想全貌。透過耙梳文本間思想

的承乘脈絡，預期可對孔子的道德哲學有較全面的觀照，再次確立《易傳》在儒

家哲學思想發展上的根本價值。同時，藉由天人合德的思想研探，進一步提供現

代社會價值重建與轉化的參考。 

 

關鍵詞：《易傳》，《帛書易傳》，《論語》，孔子，《易》教，天人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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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與《周易》關係的歷史說明 

 

  「《易》教」一辭出於《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

為人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易》之失也，賊；……絜靜精微而不

賊，則深於《易》者也，……。」此篇為經學論文，旨在分別論述六經的教學目

的。而清儒章學誠（實齋，1738-1801）《文史通義》發為議論，作〈《易》教〉

上中下三篇，闡明《易》為周王政典，理事不離，道器合一。本文期望能透過統

整詮釋的功夫，表彰孔子對於《周易》教育與道德上的文化思想與關懷，作為今

日現代人立身處世，樂天知命，與天地參的標竿準則。故先以孔子與《周易》關

係的歷史說明為導言，作為立論的依據，也是教程進路的指南。 

  司馬遷（子長，公元前 145-公元前 86）《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晚而

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

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太史公認為《易傳》為孔子所作；直

到北宋歐陽修（永叔，醉翁，1007-1072）《易童子問》開始懷疑非孔子所作。孔

子與《周易》的關係，肯定、否定與質疑的觀點，從此見仁見智，無法得一定論。

然而，透過以下三個步驟的歷史考察，可以適度的還原可能的歷史真相，也提供

學者思考問題的向度： 

 

    （一）孔子是否有學習《周易》的可能？ 

    （二）孔子是否有教傳《周易》的可能？ 

    （三）孔子是否有贊述《周易》的可能？ 

 

按照此一歷程設計，取證於記錄孔子言行的第一手資料《論語》，雖然《論語》

中談及《周易》的資料非常少，且仍有爭議；如《論語‧述而》所載：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爭議之處，一在於「易」字，唐初陸德明（元朗，556-627）《經典釋文》所引《論

語》的《魯論》古本中，「易」字作「亦」，則此句讀、句義與《周易》無涉。又

一在於南宋朱熹（元晦，晦庵，1130-1200）《論語集注》考證孔子說此語的時間

問題，云：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

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

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

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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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將孔子此語安排在其暮年返魯之後，此問題便可迎

刃而解了，故朱子結語曰： 

 

 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

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

而學也。 

 

而另一段與《易》有關的記載，出於《論語‧子路》之言，文曰：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

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一語，出於《周易‧恆‧九三》爻辭，而「不占而已矣」

一語，參證下文所引《帛書易傳‧要》的內容，可以確證孔子曾學習過《周易》，

藉此亦可考察解釋孔子的《易》學觀。又《春秋左氏‧昭公‧二年‧傳》曰：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矣！」 

 

此所謂「《易象》」，必是《周易》無疑；因為從《左傳》、《國語》的記載看，周、

晉等時人以《周易》占筮論事，可見當時《周易》已甚為流行，為人所熟悉。而

上述卜筮活動與解說的記載，絕大部分出現於孔子「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之前；

且孔子生長的魯國，又正好保有比較完整的周文化遺產——《易象》與《春秋》，

因此可以間接證知孔子確有學習《周易》的可能性。 

孔子一生嚮往郁郁周文，為了繼承發揚周文傳統，孔子除努力的學習體踐

外，又孜孜不倦的教育學生，而為了教學相長所需，編集整理周文典籍遺產——

《易象》與《春秋》等各種故國文獻，當作教學傳授的教科書，應該是十分順理

成章的事。而透過《論語》中記載的資料考察，可證明孔子確實以《詩》、《書》、

《禮》、《樂》為教本，雖未曾明言論及《春秋》與《周易》，然《春秋》為孔子

所刪述幾已成學者定論，故以其為教材當無疑。至於以《周易》為教本一事，證

諸前揭《論語》有關的記載，以及《帛書易傳》大篇幅記載孔子與弟子討論卦爻

辭義的問答內容來看，孔子以《周易》為教本的可能性應當可以貞定確立。 

孔子既然以《周易》為教本，對於學生加以解說發揮，這是必然的道理。而

關於孔子對於《周易》的闡發，除了繼承與吸收前人的成果外，也應有自己的創

造；當其時，孔子為了教學傳授需要，肯定編集了《周易》教本，而在孔子過世

之後，門人弟子為了發揚師說，並求徹底瞭解以及增加學習效果；於是，匯編各

人的上課筆記，一本原始的《易傳》就此誕生了。綜觀歷史進程，孔子編集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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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也應解說過《周易》；但是《易傳》的撰述成書，應等同於《論語》，都是

完成於孔子以後的門人弟子與儒家後學之手。關於《易傳》（漢人稱之為「十翼」）

的成書時間，戴師璉璋（1932-2022）《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以及朱伯崑

（1923-2007）《易學哲學史》二書，基本上認定《易傳》成於先秦，為戰國時期

的著述，西漢以前已經寫成。 

1973 年底，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土了六篇《帛書易傳》：〈二參

子〉、〈繫辭〉、〈衷（易之義（衷））〉、〈要〉、〈繆和〉、〈昭力〉，共一萬六千餘字。

其中，第四篇〈要〉有一節文字，詳細記載了孔子「老而好《易》」，而與弟子子

贛（貢，端木賜，520B.C.E.-446 B.C.E.）辯論的情況，為研究孔子《易》學觀點

極其重要的文獻。釋文曰：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子贛（貢）曰：「夫子它日教此

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繁。』賜以此為然矣！

以此言取之，賜緡行之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

以矩方也。前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詭其德。

《尚書》多於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

「賜聞諸夫子曰：『孫正而行義，則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樂

其辭，則是用倚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謬）哉，賜！吾告女，《易》

之道。……故《易》剛者使知瞿（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忘（妄），

漸人為而去詐。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讀而辟

（避）咎，然後《易》始興也。予樂其知……。」 

子贛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也，

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

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于數，則其

為之巫；數而不達于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

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涂而殊

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祝巫卜筮其後乎？」 

 

由此可見，孔子的《易》學觀，由早期的卜筮政教，轉變成德義哲學。君子既要

守道，又必須溝通天人；既要修德，還得明數，此雖與子思、孟子的心性之學以

及荀子的天人之分有明顯的不同，但對於精於六藝之學的孔子來說，是完全可能

的思想表現。 

 

二、《周易‧乾‧文言傳》「子曰」詮釋及其現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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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行本《易傳》原典中，明確標識「子曰」的篇章，分見於〈文言傳〉、〈繫

辭傳〉；而《帛書易傳》原典中，明確標識「子曰」、「孔子曰」、「夫子曰」、「先

生曰」的篇章，則分見於〈二參（三）子〉、〈繫辭〉、〈易之義（衷）〉、〈要〉、〈繆

和〉與〈昭力〉。本文分別綜理以上十分可靠的孔子《易》教資料，觀察孔子弟

子及其後學，明確傳錄孔子的《易》教思想，見微知著，探賾索隱，而辨章考鏡，

原始要終，以作為考察孔子與儒家哲學的第一手文本。 

通行本《周易》將〈乾‧文言傳〉、〈坤‧文言傳〉繫屬於卦爻辭之後，作為

詮釋「經天緯地」的三才道德論述，深富儒家的義理思想建構。筆者曾於 2001

年 9 月 28 日孔子聖誕時，在臺北孔廟明倫堂舉辦的「孔學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

術研討會」中，發表〈《周易‧文言傳》儒家思想析論〉一文，結論以為： 

 

綜觀《周易‧文言傳》涵蘊儒家出處進退之節、進德修業之教、誠敬體仁

之學與彌綸天地之道，仁義禮智，貞下啟元，終始一貫，於儒家內聖外王

的獨善與兼善道德體系，有著圓融合和的詮釋與充盡的踐履，可以說是道

德生命與仁智慧命的體用一如，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菁華，也是型塑二十一

世紀人生價值與人性光輝的時代典範，值得細細品味，切實奉行。 

 

而《周易‧文言傳》中，僅有〈乾‧文言傳〉於六爻爻辭進行「子曰」的闡揚，

凡六見。以下條列申說，討論要義，庶明孔子《易》教的端倪。 

 

（一）〈乾‧初九‧文言傳〉「子曰」釋義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 

      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乾〉卦卦辭「元亨利貞」，〈文言傳〉以為：「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

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

利物足以合義，貞固足以幹事。」1歸納其要旨，就是「仁義禮智」四德，君子

修養履行此四德，便能體現儒家天人一貫的生命哲學。四德本於〈乾〉元天道，

而君子內化為道德本心，外顯為道德作為，體用一如，終始一貫，內聖外王，獨

 
1 案：《左傳‧襄公‧九年》載：「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

〈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

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

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

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

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

此，弗得出矣。」〈文言傳〉「四德」之說，當襲引於此。魯襄公九年，時為公元前 564 年，早於

孔子誕生之公元前 551 年。 



 6 

善而兼善，此同於《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綱

領進路。〈文言傳〉四德之教，絜靜精微，清明條達，可謂切中儒學的肯綮與深

契道德的真諦。 

  然卦德的全體大用，示現於六爻的時位變化。而六爻歷時性提昇的過程，有

一定的位序時德，兩兩相耦，成為天地人三才一體共參的義理建構。故〈乾〉卦

六爻以「龍」變動不居、健行不息的形象，表徵天道人德的「潛、見、惕、慮、

飛、亢」六種情態與位勢，如何因勢利導，隨時轉化，便成為君子面對人生與體

踐道德的必然課題。「乾」表詮「行健」之義，「卦」表詮「象意」之旨，「初」

表詮「終始」之端，「九」表詮「陽剛」之德，「爻」表詮「時變」之理；而「吉

凶悔吝厲孚无咎」占斷之辭，則在說明《周易》為「求仁改過之書」，故一言以

蔽之曰：「元亨利貞。」《易傳》思想如實體現了這四德的蘊涵。 

    〈乾‧初九〉爻辭「潛龍勿用」，孔子以「龍德而隱者」釋「潛龍」，具有深

刻的意義。「隱」必須與「德」相結合，無德不配稱隱，隱居仍須修德。君子具

聖德，而處位卑下，故須韜光養晦，乘時而出；必剛健其德，則輝光日新。而如

何隱居修德呢？孔子教示四種順應時成、「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的道理——不

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 

君子出處進退之間，必須堅定不移，樂行憂違，皆有其道可資依循。孔子教

示：「樂」於潛居勤學，則必須甘於寂寞，確實履「行」理想，無所忿悶；「憂」

於世俗轉移疾速，虛名浮聲，華而不實，即使不被肯定，也要坦然面對，不隨俗

浮沉，浪得虛名。安素樂道，一則積極實踐人生志趣，再者消極避免人世虛華，

孔子的道德修養境界，提供處事應世的堅定毅力與信念。而《論語‧述而篇》說：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聖人所憂者不

是世俗外在的得失，而是自身內在道德學養的充實與否，這也是《周易》「憂患

意識」的思想體現，為人生學習求道的方向與理想，提供很好的指引與開導，深

具意義。 

 

（二）〈乾‧九二‧文言傳〉「子曰」釋義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 

      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乾‧九二〉爻位、爻時與爻德，由〈乾‧初九〉爻的「潛龍隱德」躍昇而

來，是更進一步的發展，居於全卦「地」位之上，又居於下卦的中位，故孔子以

「龍德而正中者」譽之，才學兼備，德智兩全，已然為彬彬的君子了。而處於九

二的君子，應該如何達己達人呢？孔子也提出四種修養，作為君子通達世務的指

南——1.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知行合一的中正常道。2.閑邪存其誠——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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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的閑邪功夫。3.善世而不伐——嚴謹治人的仁智效用。4.德博而化——充實

光輝的道德氣象。 

    孔子對於〈乾‧九二〉爻辭的論述，在於肯定品德修養的目的，不僅在於道

德人格的自我完善，更在於保證自我能對社會國家作出最大的貢獻。因此九二成

德的君子，應秉持其中正誠信之道，廣博善世而感化群眾，風行草偃，上行下效，

而達到《中庸》所謂「盡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至「參贊天地化育」

的崇高理想。《孟子‧盡心》篇說：「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這一段文字可

與〈乾‧九二〉爻辭孔子的贊語相觀而善，正是儒家修己治人、內聖外王的一貫

之道。 

 

（三）〈乾‧九三‧文言傳〉「子曰」釋義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 

      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 

      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德→智→幾→命，是孔子生命學問的進程。表現在〈乾‧九三〉的論述上，

孔子以為人的品德修養達到了崇高的理想境界，對於人生、社會及其命運，必然

會產生深刻的洞察鑒識，如〈艮‧彖傳〉云：「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

其時，其道光明。」故成德的君子必須「學而時習」、「朝乾夕惕」，時時省察，

處處檢點，才能逢凶化吉，居危而安。孔子以「進德」（明德修己的功夫）、「修

業」（親民治人的功夫），權衡君子仕進或隱退的兩橛。而其基本入手進路，孔子

申說要義如下：1.忠信，所以進德也。2.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3.知至至之，

可與幾也。4.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總之，〈乾‧九三〉的君子居於下卦卦體的上位，相對處於上卦卦體的下位，

因時進退，惕懼敬慎，憂深思遠，夙夜匪懈，故能依據他所處的具體主客觀條件

去處理上下的境遇，行健不息的修養品德與功業，時刻提高警惕，雖處境危險也

不致於犯錯得咎，而失去進取的良機。所以孔子以「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

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作結，可謂契合時中之教與寡過之效，

用意篤實；而君子之道終始其學，切實可行，誠不誣也。 

 

（四）〈乾‧九四‧文言傳〉「子曰」釋義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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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

及時也，故无咎。」 

 

〈乾‧九四〉爻位已離下體而入上體，處於上下之交，也是危疑之地。君子

處此情勢環境，必須體察進退出處的無常道理，而貞固自守，黽勉修養，不作徒

勞無功、不切實際的邪枉之事，以免退進失據。九四的君子上達而居九五尊位，

或退守本位不動，時移勢異，這都不是恆久而一成不變的情況，因此不須要脫離

志同道合的群眾朋友，守成進取，終有體現人生理想的機會。 

進德脩業都為上進、下退的準備，當條件時機成熟，就必須立即採取積極的

行動，才能避免過咎，不致於後悔莫及。因此九四的君子，既已跨越下體，躍昇

到上體的初階，雖處於重剛險境，然而「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周易‧繫辭傳

下》），此時進退有據，只要通權達變，及時自試，自主完成進德修業的工夫，審

時度勢，防危慮險，也就能安然無咎，自得其樂了。 

 

（五）〈乾‧九五‧文言傳〉「子曰」釋義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 

      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

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也。」 

 

  〈乾‧九五〉的大人剛健中正，才德時位俱備，不但能成己成物，還能經濟

天下，萬民順服。〈文言傳〉中，孔子以自然界的現象，表彰大人與民眾的相應

相求、聲氣互通而結成一體，而達到大人為民擁戴與自然界聲氣感應之間的統一

聯繫。故這段文字強調「相應」、「相求」與「親上」、「親下」，而歸結到「各從

其類」，實質上聖人與萬物之間，具有互相感應的同一性，也是表現中正在上的

五爻，應化中正在下的二爻，以發明兩爻「利見大人」的相應義理。 

 

（六）〈乾‧上九‧文言傳〉「子曰」釋義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 

      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亢」是「極」與「窮高」的意思。行健用剛之道，貴在隨時，當潛則潛，

當見則見，當惕則惕，當躍則躍，當飛則飛，當亢則亢；然而，健而不至於高，

高而不至於過，過而不至於亢，出處進退，緩急隨時，「不為天下先」，故雖憂悔

憤懣於一時，終必轉化為「利有攸往」、「吉无不利」的階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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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凶悔吝厲孚无咎」皆生於動，處亢極之時，宜靜退，不宜動進，動之而

後有悔。〈乾〉陽上九位居極頂，以人事言，如「有位無權」的太上皇或遜位元

首，「貴而无位，高而无民」，雖有九三的賢人呼應於下位，而無以輔弼襄贊，終

致徒勞無功。是以必須變通，陰陽對轉，〈乾〉〈坤〉易位，方能重啟生機與希望，

而往復循環，終歸天理自然，貞下起元，再開新局。 

 

三、《周易‧繫辭傳上》「子曰」詮釋及其現代意義 

 

《周易‧繫辭傳上》中出現「子曰」文字，總共十四處。傳統上認為《易傳》

都是孔子所撰述，而朱子《周易本義》說：「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

字，疑皆後人所加也。」已然開啟疑端，經過近世以來學者的多方考證，一般已

認定十翼並非孔子自作，而是弟子及其後學者所追述而記錄成書；但其中確有孔

子的思想，一如《論語》、《大學》與《中庸》，卻是不容置疑的事實。本文即本

此觀點加以耙梳詮解，並闡發其中可能的現代意義。 

 

（一）《周易‧繫辭傳上‧第七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

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周易》之道至高無上，彌綸天地，統攝綱紀，故孔子以為凡是有才德、有

勢位的「聖人」，都可以用來尊崇充實德行、廣大開闢事業。「崇德廣業」可說是

《周易》哲學的要義所在，惟有以德為本，知行合一，業乃能廣；二者始終相關，

體用兼賅，充分表現出孔子詮釋《易》學的中心思想。此與《中庸》所謂的「極

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義理可以相通。 

以天為效，自然知識高明，而德性必然充實；以地為法，執禮自然卑順，業

績也必然廣大。天地各安其位、各定其德，《易》道變化的常理也就自然流行於

其中。聖人以天地生生之德為本性，存養不息，道義之門，自然出入順當了。 

此處「崇」字的現代意義，不僅強調在於「自我充實」、「向上提昇」，更是

「知性」與「道德」的一體結合。而「禮」字的現代意義，具有「體用」、「合理」、

「踐履」三層義涵，實踐是人生中的必然歸趨，但不能離開「當然之理」與「合

宜之事」，否則失了本體，如何致用？德業一體，知行合一，這是孔子思想中，

千古不移的理念，也是體現現代意義與價值的「恆久至道」與「不刊鴻教」。 

 



 10 

（二）《周易‧繫辭傳上‧第八章》 

 

      「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

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

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這裡先引述〈中孚‧九二〉爻辭，辭義為：母鶴在樹蔭處唱鳴，其子受感應

而引聲唱和。我有好酒，願與朋友一同分享。而孔子轉化詮釋以為：君子的一言

一行，或遠而近，或近而遠，小則主榮辱，大則動天地，能不慎重其事嗎？明確

表徵「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道理，而驗證人的一言一行，影響十分深遠，故

君子必須深刻體認言行的重要，二者都是君子立身處世的樞機。這與前章講崇德

廣業「知行合一」的道理是全然一致的。 

衡觀《論語》中，孔子三復斯言強調「言行合一」的必要與必然，如〈顏淵〉

「非禮勿言」，〈子路〉「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茍而已矣」、「一言興

邦，一言喪邦」、「言必行，行必果」，〈憲問〉「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衛靈公〉

「言忠信，行篤敬」……，與此章義理同歸一致。而現代社會人際關係複雜多變，

利益糾葛紛至沓來，志同道合的朋友愈來愈少，如何拿捏言行的分寸，和諧人際

群體的互動，成為生活與職場中甚為重要的課題。孔子的這一番剴切的教示，可

以作為我們自我修養、待人治事與人際互動的指導標竿與原則。 

 

（三）《周易‧繫辭傳上‧第八章》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

言，其臭如蘭。」 

 

再次，孔子引述〈同人‧九五〉爻辭，而〈同人〉卦義在於與人同心同行為

貴，此爻辭義為：自己推誠心以相交於人，開始未得同心同行，不免號咷大哭；

而後相知同心同行，推心置腹，便破涕為笑了。可知，言為心的表徵，兩人相交，

言語相契，貴在同心，故孔子發為議論說：君子立身行事，無論出仕任職，隱退

居家；或保持沉默，發表議論，必須誠意待人，與人同心。同心的力量與言語，

作用無窮，感應深遠，一切困難都可以迎刃而解，一切喜樂也可以同霑共享了。 

換言之，出處之道，就是君子「行」的依歸；默語之道，也就是君子「言」

的原則，人與人相交，無論言行如何，只要同心同德，聲氣相投，也就可以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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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濟、甘苦與共、悲喜相濡，這與前章思想同出一脈，可以相觀而善。身為現當

代的中華子民，可以汲取這一傳統的慧識，在人生的旅途上，尋覓知音，誠心奉

獻，彼此分享，共同創造快樂和諧的理想社會，邁向生命深刻的道德實踐之路。 

 

（四）《周易‧繫辭傳上‧第八章》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子曰：「茍錯諸地而可矣，借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

也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這裡引述〈大過‧初六〉爻辭，辭義為：用白茅襯墊祭品，保持潔淨，也就

無過錯了。〈大過〉卦象本有「棟橈」之義，內在剛愎固執，外在柔弱失重，必

有斷裂之過，故孔子借用之以說明對祭祀的慎重其事：即使一個可以放在地上的

祭品，而用潔白的茅草墊底，雖然白茅很微薄，卻因慎重其事的態度，而顯示出

貴重意義。遵循這種處世行事之道，戒慎恐懼，臨事以敬，而引申為作任何事情，

用心必須謹慎，不可掉以輕心，也就萬無一失，無所過咎。 

現代新新人類常常認為：不重要的話，可以隨便說；不重要的事，可以任意

做，那裡知道其影響有多大，後果又將如何，「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

隨性態度，造成多少的遺憾與悲劇呢？諸葛亮（孔明，181-234）告誡後主的話：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可為註解，因此任事必須敬謹負責，才

能圓滿成功。 

 

（五）《周易‧繫辭傳上‧第八章》 

 

      「勞謙，君子有終，吉。」 

      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

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引〈謙‧九三〉爻辭，說明：君子雖然勞苦功高，仍然謙遜有禮，善始善

終，必能得吉。孔子議論說：有勞苦而不誇耀，有功德而不自居，可謂忠厚之至。

勞謙之意也就是有功勞而能甘居人下，如此德性盛大，又能執禮恭謹，便能保持

勢位的善始善終，而成位乎其中。 

孔子強調君子之人，言行上須謙恭有禮，而能勞而不驕，功德不居，才是真

正的「勞謙」之道，此與《老子‧第二章》所說：「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

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不居，是以

不去。」可謂同揆一致。「謙受益，滿招損」本是古訓，現代社會爭奪名利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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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其極，而其結果導致道德淪喪，價值紊亂，人心失序，真是文明時代的一大

諷刺與危機。重新省思聖人的智慧睿識，以此安身立命，應物處世，便能無憂無

慮了。 

 

（六）《周易‧繫辭傳上‧第八章》 

 

      「亢龍有悔。」 

      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引〈乾‧上九〉爻辭，說明人們的行為不可自高自大，若無謙謙君子的修

養，則必然有悔。孔子的這幾句解義之言，同見於〈乾‧文言傳〉，但在此章中

則強調君子之人必須謙牧自養，不可驕亢自傲，否則勢位難保，而動輒得咎了。

王守仁（伯安，陽明，1472-1528）《傳習錄》中有一段精闢入理的話，可與此義

相得益彰，說道： 

 

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為子而傲，必不孝；為臣而傲，必不忠；為父而

傲，必不慈；為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個傲字，便

結果了此生。諸君常要體此，人生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著，

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

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眾善之基；傲者，眾惡之魁。2 

 

以上兩則，孔子以謙道示人，千古之後，猶有知言聖人以為教訓；當今之世，怎

能不靜思觀省，從守奉行呢？ 

 

（七）《周易‧繫辭傳上‧第八章》 

 

      「不出戶庭，无咎。」 

      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引〈節‧初九〉爻辭，節制有道，則不出門戶庭院，即可無過錯。孔子特

加引用，而發揮「慎密」之義，強調「言語」的重要及其影響，與〈坤‧六四〉

爻辭所謂：「括囊，无咎，无譽。」義理相當。禍從口出，謹言慎行，為人長上

或部屬，如能慎重保密，不隨意言語，方是保身成功之道。放眼古今中外，這般

道理應該是普遍通行的，可以作為奉行不渝的圭臬。 

 
2 詳參〔明〕王守仁著，李生龍注譯：《新譯傳習錄》（臺北：三民書局，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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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周易‧繫辭傳上‧第八章》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

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

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

盜之招也。」 

 

孔子認為作《易》者深通禍亂之源，於是引用〈解‧六三〉爻辭「負且乘，

致寇至」，而解讀導致自招盜賊之義說：以背載物，是升斗小民謀生之事；車騎，

是君子公務的名器。現在小人不務正業，而乘君子的車騎以誇耀於人，盜賊就想

來搶劫他。國家也是如此，上位者惰慢職守，下民暴亂不安，就會引起爭奪的禍

害。人有財物輕慢收藏，等於引誘盜賊劫掠；女子奇裝異服打扮妖冶，便會引人

起淫心。說明本身不夠慎密，是招盜致亂的主因。 

就像多年前，臺灣社會發生光怪陸離的「光碟偷拍」、「嗑藥性派對」，以及

「全民樂透發財夢」、「國務機要費」、「首長特別費」……等事件，如果處理不當，

後果堪虞，不僅人身遭殃，社會國家也就擾攘不安。如今人心浮動，道德失序，

也就難怪社會事件層出不窮了。孔子的這番真知灼見話語，以當今的社會情勢來

看，可謂一針見血，值得細加觀照，擬議慎行。 

 

（九）《周易‧繫辭傳上‧第九章》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這是孔子贊歎《周易》生生變化，神妙不測之詞，拜讀孔子有關聖訓之後，

可以更進一步理解《易傳》所謂「知幾，其神乎」的深刻義涵。 

 

（十）《周易‧繫辭傳上‧第十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

以卜筮者尚其占。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聖人作《易》之道有四：辭、變、象、占。說理論事，以卦爻辭義為主；指

導行動，以爻位變化為主；製作器物，以卦象取法為主；進行卜筮，以揲蓍占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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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周易》一書，聖人所以極深研幾，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可謂妙用

無窮。孔子開示研《易》的四種途徑，如能善讀善用，便能開物成務，應世無方，

無入而不自得了。 

 

（十一）《周易‧繫辭傳上‧第十一章》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

者也。」 

 

孔子說《周易》的作用，在於開發萬物以創造未來，以揭示事物內在的道德；

經營庶務以助成教化，藉之以判斷事體；極數研幾以涵蓋天下之道，概括天地間

的規律，如此而已。這也是贊歎《周易》一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的性能

與功用，聖人體察《易》理如此深微，可以作為追慕蘄嚮的準則。 

 

（十二）《周易‧繫辭傳上‧第十二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

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引〈大有‧上九〉爻辭說：如能得天的庇祐，就會吉無不利了。所以孔子

加以申論說：思想能順乎天，就能得天助；對人誠實守信用，尚賢崇德，就能得

人助，如此得天人之助，便會得天的庇祐，吉無不利。人必須效法天道，順乎自

然，依時而行，遏惡揚善，才能合天道而得天助；而人之所助，在講誠信，自助

人助，也就順當自如。這與前章所言「天人合德」的理念一致，充分表現孔子《易》

理哲學的人生洞見，可以作為現代社會尋求互信、互助與互利的價值指標。 

 

（十三）《周易‧繫辭傳上‧第十二章》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這是孔子設問的話，可視為孔子對於《周易》「語言哲學」的形上表述，與

下條同理一貫，可以並觀，於此不作述論。 

 

（十四）《周易‧繫辭傳上‧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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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

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語言文字既然不能完全表達人的思想，所以聖人畫卦立象，就是要表達文字

語言難盡之意；設卦定位，就是要範圍宇宙人生的一切情態與作為。再於卦下加

上文字說明，有了這種具體形式和完整的文字說明，就可以反映變通不窮之理，

以盡萬物厚生之利；從而使百姓去疑惑鼓舞推動於事業，以盡天道生生之妙。 

《周易》六十四卦的設立，本為了歸納宇宙人生的變化，以反映人生所認識

的虛虛實實；而聖人繫辭其上，乃代表天道的必然，以及人道的應然，以充分表

達其中的微言大義，而臻至於《周易》的全體大用，使人生由變通知萬物的功能

而廣生，因鼓舞知吉凶趨避之道而大生，這是《周易》最高的目標與最後的成就。

而應用於人生的各行各業，圓融貫通；轉化為道德的體踐貞定，清明條達。 

 

四、《周易‧繫辭傳下》「子曰」詮釋及其現代意義 

 

  南宋朱熹《周易本義》分《周易‧繫辭傳》上下各十二章，而〈繫辭傳下〉

託引孔子之說，以闡釋《周易》卦爻辭的義理，分見於第五章共十條、第六章僅

一條，總計十一條；其中第九條雖未明見「子曰」一語，然以前後文參照，當是

同條一貫，故獨立一條為說。以下各條思想義理，對於當今人們修身處世、治國

利民，裨益頗多，特條達分說，以證明孔子儒家思想在內聖與外王事業上的真知

灼見，可以作為二十一世紀的現當代中華子民安身立命、進德修業的指標與蘄嚮。 

 

（一）《周易‧繫辭傳下‧第五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

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

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是《易傳》引孔子語闡釋〈咸‧九四〉爻辭之義，謂九四與初六往來相互

感應，所思所慮相同。孔子借此爻辭發揮其義說：天下萬物沿著不同的道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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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共同的目標。事實上，天下人的趨向雖然一致，而其想法卻是多樣而多元的；

因此，天下萬事何須掛念，又何必憂慮？聖人從咸卦自然感應與運動的規律上，

領悟萬物靜定而無為，保和元氣以養育其生命的深義；故借由動物屈伸交相感應

上，比喻人們崇德修業宜潛心入神，而後才能發揮致用，利益常生。而學者研究

精密的理論，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實是為了致用；如能善加運用理論原則，安

靜心志，便可提高品德；而窮究事物的神妙，認識事物的變化，就是品德達到高

峰的極致表現。聖人總結「憧憧往來」之意，說明感應之理窮深無方，唯有道德

至盛，則自然領悟此中妙理。懂得變化至理，則能應付未來事物，這就是「窮神」；

能順應事物屈伸變化至理，不以私慮改變它，這就是「知化」。「窮神知化，德之

盛也」此一命題，充分體現了儒家傳統的智慧與道德合一的特點。而此種觀點，

對於現當代的中華子民來說，不僅具有經世濟民的實效，也深具成德廣業的作為。 

 

（二）《周易‧繫辭傳下‧第五章》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

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此是《易傳》引孔子語闡釋〈困‧六三〉爻辭之義，從「困」、「據」非其處，

闡述「凶」之所由來，亦即人困窮於不妥當的處所，其名必受損辱；而憑據於不

適宜的地方，其身必遭危險。故初唐孔穎達（仲達，沖遠，574-648）《周易正義》

卷八，疏曰：「謂九二也，若六三能卑下九二，則九三不為其害，是非所據也；

今六三強往陵之，是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者，下問安身之處，故以身言之，云

身必危也。」既受恥辱，又遭危險，滅亡的日期即將來臨。當今政壇、學界人士

多遭不倫不幸的劫遇，雖然還不至於自我毀滅的地步，但一時的迷糊失措，導致

身困名辱，聖人慧識不正是一面全身保真的鑒照嗎？值得深思體會，奉行不渝。 

 

（三）《周易‧繫辭傳下‧第五章》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

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是《易傳》引孔子語闡釋〈解‧上六〉爻辭之義。隼是飛禽，弓矢是器具，

射箭的公侯是人，是以君子藏弓箭於身，等候時機而動，有何不利？此義引申為

君子學得成器以後才能有用。括，閉也，塞也；程頤（正叔，伊川，103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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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易傳》，卷三曰：「括，結，謂阻礙，聖人于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君子

有所行動而無阻礙，外出必有收穫；說明「藏器」、「待時」，則動必暢通無阻，

引申為君子懷才德於身，行動方能成功。故人應先具備現成的器用，然後再行動，

亦即為學而成器，方能成功。這種道理人人都懂，但是如何「藏器」修養，如何

「待時而動」，必須審時度勢，按部就班，循序以進，才能克竟其事，這是千古

不易的成功之道。 

 

（四）《周易‧繫辭傳下‧第五章》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

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屢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

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

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

凶。』」 

 

  此是《易傳》引孔子語闡釋〈噬嗑‧初九〉爻辭之義，以說明爻辭「无咎」

的道理。小人的特徵，為不知羞恥，不明仁德，不畏正理，不見利益不努力以赴，

不受到威脅懲罰就不能戒惕，因此給小人一點小的懲罰，就是告誡他不要犯大的

錯誤。不積善，則不足以成美名，表現出古人對修身之道的認識；而惡行不積累，

不足以滅亡其身，說明小人積小惡成大罪，是凶險的必然道理。而小人將小善看

成無所獲益的事，而不屑於施行；又將小惡看成無傷大體的事，而不願意除去；

因此小人不積小善，不改小惡，以致惡行積累而無法掩蓋，罪行發展極大而難以

解救。故北宋司馬光（君實，迂叟，1019-1086）《溫公易說》卷六，云：「積惡

貫盈，不得不誅，或先告以禍敗，終不能聽，故曰滅耳凶。」古人識鑒真切篤實，

唯知易行難，不可輕忽。 

 

（五）《周易‧繫辭傳下‧第五章》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

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是《易傳》引孔子語闡釋〈否‧九五〉爻辭之義，從「安不忘危」的角度

詮釋爻義，說明安危是相互轉化的。今日危境乃昔日逸樂安居其位所致，而今日

滅亡乃由於昔日曾經以為可以永保生存，而沒有憂懼所導致的結果；今日敗亂乃

昔日自恃萬事整治所招致的後果。因此，君子安居而不忘傾危，生存而不忘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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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保持長治久安。「存而不忘亡」反映了矛盾轉化、居安思危的辨證政治哲學；

而君子雖處治世，但不忘國家混亂之事，「治而不忘亂」反映了矛盾轉化、防微

杜漸政治哲學思想。對於當今的政治人物，三復斯言，應該有所警悟吧！ 

 

（六）《周易‧繫辭傳下‧第五章》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

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是《易傳》引孔子語闡釋〈鼎‧九四〉爻辭之義，認為才德淺薄者而居尊

位，是不勝其任，故南宋王宗傳（景孟，？-？）《童溪易傳》，卷二十九曰：「不

自知其德之薄，智之小，力之少，而任至重之奇，宜其不免于傾覆之凶也。」智

能狹小而謀劃大事，是力不勝任；而力量微弱而擔負重任，很少有不遭禍的，故

元代董真卿（季真，？-？）《周易會通》，卷十三引朱震（子發，1072-1138）說：

「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實，則利用而安身。小人志在於

得而已，以人之國僥倖萬一，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其責者，

本于不知義而已。」又引錢氏說：「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

臣，亦必量為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史且猶不茍，況三公乎？為君不明于所

擇，為臣不審于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

臺灣當前政治更替的現象，政壇易人的場景，頗符應此爻所釋的義理，撫今思昔，

歷史循環，主政者與為治者，豈可不慎其作為？ 

 

（七）《周易‧繫辭傳下‧第五章》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

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

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

萬夫之望。」 

 

此是《易傳》引孔子語闡釋〈豫‧六二〉爻辭之義，預知事物的微妙徵兆，

合乎其規律。君子與上交往不諂媚，才算預知了事物道理，這也是認識事物應有

的正確方法；而君子與下交往不輕慢，才是懂得事理；換句話說，只有知幾窮理，

才能避免認識錯誤。故初唐孔穎達《周易正義》卷八，疏云：「上謂道也，下謂

器也，若聖人知幾窮理，冥于道絕于器，故能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若于道不冥

而有求焉，未能離于諂也；于器不絕而有交焉，未能免于瀆也，能謂無瀆知幾窮

理者乎？」因此，幾是事物變動的微小徵兆，吉凶的結局先有所隱約的顯現；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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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離無入有，在有無之際，故云動之微也。君子發現幾微的事物道理，就應立即

行動，絕不等到明天，斷然迅速，當下悟知；因既有耿介如石的品德，豈能等候

一天終竟才領悟道理？當時就應斷然明知，才不致於失之交臂。故君子知曉隱微

的前徵，就能知曉昭著的結局；知曉陰柔的功益，也就知曉陽剛的效用。那麼，

君子也就成為萬人所景仰瞻望的人物了。故《周易正義》卷八，疏復云：「知幾

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于神道，故為萬夫所瞻望也。」《周易》知幾

神化的道理，是預測與驗證的不二法門，唯有保持自覺主動，才能奏效成功。 

 

（八）《周易‧繫辭傳下‧第五章》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此是《易傳》引孔子語闡釋〈復‧初九〉爻辭之義，指顏回（子淵，公元前

521-公元前 481）道德接近完美，因為他能自知不善的萌兆，一知不善便不重犯，

自知則明，此與孔子贊歎顏回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回也其

庶幾乎同義。改過遷善本是人事之常，如能確實踐履，那麼作人與行事上也就沒

有什麼遺憾與悔恨，自然吉利了。 

 

（九）《周易‧繫辭傳下‧第五章》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

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此是《易傳》引孔子語闡釋〈損‧六三〉爻辭之義，天地之氣陰陽交感，纏

綿交密，專一不二，故萬物因天地二氣交密而化育醇厚。而男女陰陽交合其精，

則萬物化育孕生，說明陰陽相求必須專心致一。由〈損〉卦以論生生之義，饒富

哲理，「損之又損」，終回歸圓滿，聖人以創生之道詮釋此義，可謂意味深長。 

 

（十）《周易‧繫辭傳下‧第五章》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

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

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

恆，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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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易傳》引孔子語闡釋〈益‧上九〉爻辭之義，君子應安定其自身，而

後有所行動，以不得民心則無益有害，說明君子有安身後動的美德，於人、於己

兩全其美。而君子心平氣和，而後言語，才能無偏而應；確定了可交的人，然後

求助於他，則所求沒有不能實現的，說明具備定交而求的德性，則雙方有益。然

而，冒著風險行動，百姓則不予贊助，不得民心就得不到益處；而懷著恐懼心理

講話，百姓就不予響應，說明心地不正內心恐懼，不宜發表言論。沒有交誼而求

助於人，百姓就不願意予以幫助，說明平時不得民心，人民就不會支持；無人援

助，損傷他的人就會來，說明得不到人民支持，則災難就會降臨。得道者昌，失

道者亡；得民心者長，失民心者速，此是亙古不易之理，於此爻再一次證成。 

 

（十一）《周易‧繫辭傳下‧第六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

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

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

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

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是《易傳》作者為了說明〈乾〉〈坤〉兩卦在《易》學中的重要作用，引

孔子語闡釋〈乾〉〈坤〉為《易》之門戶。〈乾〉〈坤〉的矛盾運動為《易》變化

之源，〈乾〉陽〈坤〉陰，陰陽形而下，〈乾〉〈坤〉形而上，陰陽德性相配合而

陽剛陰柔都表現在具體事物上，以〈乾〉〈坤〉概括天地間事物的總量，並貫通

事物神奇變化的屬性；而《周易》卦爻辭稱述的物名儘管繁雜，卻不踰越卦爻道

理及卦象次序，故稽考卦爻辭的內容，作者有衰世憂危的意味，因此彰明往昔的

事物變故之理，用以察辨未來事態的演變，即從六十四卦的變化規律，可以明白

過去預測未來，而《周易》能顯示初微的徵兆以闡明幽深的道理。 

因此，開釋卦爻，撰繫文辭，使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名物適當；而〈乾〉

〈坤〉首開六十四卦之名，其物象恰當，人心因而開明，故能因實正名，因事辨

物，從而能辨別出它所代表的事物。故言辭明正，而義理完備；卦爻辭取小事物

以類比大事，而旨意深遠言辭文雅，語言曲折但能切中事理。《周易》所言之事

雖然明白顯露，但其中隱藏著深奧的哲理；百姓做事有疑惑，《周易》以卦辭「陰

陽」兩面、「吉凶」二理，以濟助人民百姓的行動，故設卦繫辭說明人們行事的

得失報應。《周易》經天緯地，經世濟民，開物成務，可謂方智而圓神！ 

 

五、《帛書易傳》各篇大要綜理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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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 12 月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了《帛書易經》與《帛書易傳》，

據斷定該墓下葬的年代是西漢孝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 168 年）；出土《帛書

易傳》的第一篇頂端塗有墨丁標誌，以「二參子問曰」開頭，無篇題，未記字數，

文史考古學者按照先秦古書定名的慣例，定其篇題為〈二參子（問）〉，3共 36 行，

每行約 72 字，總計 2600 餘字。全文以圓點分為 32 節，有關「孔子曰」的記錄

文字，經筆者依序整理共 36 條。 

《帛書易傳‧二參子》所引《易》以今本卦序為準，與《帛書易經》的卦序

並不相同；其解《易》與〈彖傳〉、〈大象傳〉、〈文言傳〉、〈繫辭傳〉較為接近，

尤近於〈文言傳〉、〈繫辭傳〉中的「子曰」，當是孔子弟子及其後學保留下來的

孔子說《易》的遺教。據廖名春（1956-）教授《帛書易傳初探》研究分析：〈二

三子〉解《易》有一明顯的特色，就是只談「德義」，罕言卦象、爻位與筮數。

這一點，不但迥異於《左傳》、《國語》的《易》說，同今本《易傳》諸篇也頗有

不同。總的說來，其說同〈彖傳〉、〈大象傳〉、〈文言傳〉與〈繫辭傳〉較為接近，

尤近於〈文言傳〉與〈繫辭傳〉中的「子曰」。其中有一半的篇幅是論〈乾〉〈坤〉

兩卦，另一半則論及〈蹇〉、〈鼎〉、〈晉〉等十六卦。這種重視〈乾〉〈坤〉兩卦

的思想，與今本《易傳》〈文言傳〉與〈繫辭傳〉一致。而從思想內容看來，〈二

三子〉全篇中充滿了「敬天保民」、「選賢任能」與「進德修身」的思想，這與孔

子的基本思想非常一致接近；而「二三子」之稱習見於《論語》等書，通常是指

孔子的弟子，可知此篇當是孔子弟子保存記錄的孔子《易》說的遺教。4 

此外，〈二三子〉篇中論〈豐〉卦卦辭提到「黃帝四輔，堯立三卿」之語，

明顯受到戰國黃老思想的影響；又多次提到「精白」此一概念，廖名春根據陳鼓

應（1935-）教授的提示，從《帛書黃帝四經》中找出例證，以為很可能源於道

家的黃老之言，而被孔子後學攙入孔子《易》說中。廖名春的研究分析，充分提

供了學者入門啟鑰的要領，具有參考鑒照的學術價值。 

  帛書本〈二三子〉其後〈繫辭〉、〈易之義（衷）〉、〈要〉、〈繆和〉與〈昭力〉

五篇，同寫在一幅寬約 48 公分的黃帛上，多有墨丁為分篇的標誌；各篇文中且

多以圓點隔開為若干章節或段落，文末或書標題並記字數、或缺行斷章、或未書

篇題及字數，經由學者的不斷考核，已有明確的釋文及研究成果。 

帛書本〈繫辭〉是《帛書易傳》的第二篇，無篇題，未記字數，共 47 行，

約 3000 餘字。今通行本〈繫辭上傳〉的第一章至第七章（以下均依朱子《周易

本義》所分章節），帛書本〈繫辭〉基本上完整，而其前六章的內容有一定的獨

立性。今通行本〈繫辭傳〉的大部分內容，都散見於帛書本〈繫辭〉、〈易之義（衷）〉

與〈要〉三篇之中。今通行本〈繫辭傳上〉只有「大衍之數」章不見於帛書，而

今通行本〈繫辭傳下‧第五章〉自「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至第十一章，除少

 
3 一般省作〈二參子〉或〈二三子〉。 
4 詳參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 11 月初版），頁 2，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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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幾句文字外，基本上不見於帛書〈繫辭〉，而分見於〈易之義（衷）〉、〈要〉二

篇之中。與今通行本比較，帛書本字數顯然比今通行本少許多，而且今通行本中

的一些章節、段落、字句都不見於帛書本；其中又有許多的異文，存在著假借字、

古今字等書寫上，以及思想意義不同的問題，仍值得再深入探討、比較分析。 

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第二編「帛書〈繫辭〉論辯」的第一篇：〈論帛書

繫辭與今本繫辭的關係〉，5其研究獲得三點的成果結論說：「從語意的不同論帛

書〈繫辭〉是對今本〈繫辭〉的改造」、「從內容的詳略論帛書〈繫辭〉是對今本

〈繫辭〉的節錄」以及「從〈易之義（衷）〉、〈要〉的記載論今本〈繫辭〉早於

帛書〈繫辭〉」，論述詳實，可謂「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具有一定的鑒證

指標作用。而依朱子《周易本義》所分章節，則今通行本〈繫辭傳下‧第五章〉

的後半部分，大多不見於帛書〈繫辭〉篇，而收錄於帛書〈要〉篇中，正是該篇

作者摘錄了一些孔子關於《易》學的重要觀點和論述；而今通行本〈繫辭傳〉的

一些段落章節，也散見於同寫在一幅帛上的〈易之義（衷）〉、〈要〉兩篇帛書中。

〈易之義（衷）〉載有今通行本〈說卦傳〉前三章的內容，而其最後一部分「子

曰」、「《易》曰」的文字，卻都是今通行本〈繫辭傳〉所未見，茲迻錄其文如下： 

 

   子曰：知者觀其緣（彖）辭，而說過半矣。《易》曰：二與四同﹝功而異

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瞿（懼），近也。近也者，嗛之胃（謂）

也。《易》曰：柔之為道也，不利遠﹝者；其﹞要旡﹝咎，其用﹞柔若﹝中﹞

也。《易》曰：三與五同功異立（位），其過﹝不同，三﹞多凶，五多功，

﹝貴賤﹞之等……。 

 

其次，〈易之義（衷）〉為《帛書易傳》的第三篇，不計殘缺空行，共 45 行，

每行約 70 餘字，帛書各篇略同，總共約 3100 字，以「子曰」的形式解《易》，

依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的考釋，其內容大致可分為五部分： 

 

一、闡述陰陽和諧相濟，是《易》的精義。（第一至第二行） 

二、歷陳各卦之義，其解釋多從卦名入手。（第三至第十行） 

三、同今本〈說卦傳〉前三章的內容。（第十三至第十五行） 

四、闡述〈乾〉〈坤〉之德和〈乾〉〈坤〉之詳說。（第十六至第三十四行） 

五、摘引今本〈繫辭下傳〉的第六、七、八、九章。（第三十四至四十五

行） 

 

而由其思想義涵中加以考察，廖教授認定此篇無疑屬於儒家《易》說，筆者亦認

同其說，可證孔子及其後學弟子確實傳承《易》教、《易》義與《易》說。 

再者，〈要〉為《帛書易傳》的第四篇，該篇末書有篇題，並記字數「千六

百四十八」；全文共 24 行，其中篇前有 8 行殘缺，而篇文中以圓點隔開分為若干

 
5 詳參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頁 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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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依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的考釋，其內容大致可分為三段： 

 

一、為今本〈繫辭下傳〉第五章的後半部分。（第八行殘缺部分至第十二

行） 

二、記載孔子晚年好《易》，並與子貢論《周易》之事。（第十二至第十八

行） 

三、記載孔子與其門弟子「二三子」講論《周易》〈損〉〈益〉二卦之義。

（第十八至第二十四行） 

 

〈要〉篇的篇名及其體裁形式，與此篇作者的《易》學思想關係密切。〈要〉

篇作者認為：學《易》的目的不在於占筮求福，而在於觀其旨趣大「要」；即在

於德義的講求，蓍卦之德的講習，與六爻之義的講究，此就是《周易》神、智與

變易哲學思辨的核心課題。可知，學習《周易》而能得其德義之「要」，正是孔

子的遺教；尤其後兩部分可以充分說明孔子與《周易》與《易傳》的關係，最具

學術價值，故李學勤（1933-2019）教授〈從帛書易傳看孔子與易〉曾指出：〈要〉

篇所記孔子、子貢之間所發生的對話，恰合於孔子晚年與子貢的情事。6而孔子

傳《易》與弟子述《易》的史實，即可由此證成。 

而〈繆和〉、〈昭力〉為《帛書易傳》的第五、第六篇，也是最後壓軸的孔門

晚期《易》教的代表作。〈繆和〉70 行，約 5000 字，緊接著〈要〉篇，另起一

行，頂端塗有墨丁標誌；〈繆和〉篇以「繆和問於先生曰」開頭，以「觀國之光，

明達矣」作結，最後空一字格，書篇題「繆和」二字，未記字數。〈昭力〉尾題

字數「六千」，實 14 行左右，約 1000 字，此「六千」數，于豪亮（1917-1982）

〈帛書《周易》〉說：〈昭力〉尾題所記字數「六千」，當為〈繆和〉、〈昭力〉的

總字數。7〈繆和〉篇依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的考釋，可分為兩部分，約 24

段： 

 

一、記繆和、呂昌、吳孟、莊但、張射、李羊向先生問《易》，先生作答

之事。（第一至第十二段） 

二、直接以「子曰」記載一些《易》說與歷史事件，屬於引史證《易》之

類。（第十二至第二十四段） 

 

〈繆和〉以歷史故事證《易》，可以說開啟了「史事《易》」學派的先聲。而

〈昭力〉緊接著〈繆和〉，也另起一行，但頂端沒有塗上墨丁標誌，以「昭力問

曰」開頭，以「良月幾望，處女之義也」作結，後空一字格，書篇題「昭力」二

字；最後又空一字格，記字數「六千」。〈昭力〉體裁與〈繆和〉第一部分相同，

記載昭力向「先生」問《易》，「先生」為之解，論及「《易》有卿大夫之義」、「《易》

 
6 詳參李學勤：〈從帛書易傳看孔子與易〉，《中原文物》，1989 年第 2 期。 
7 詳參于豪亮：〈帛書周易〉，《文物》，198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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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國君之義」、「君卿之事」等，而此「先生」究係何人，廖教授認為是儒家後學

說《易》的「講師」，筆者基本上亦認同其說，而其說的根源當與孔門《易》教

有直接繼承的關係。 

〈繆和〉與〈昭力〉雖然各自名篇，而其內容實為一體，猶如一篇文章的上

下。而〈昭力〉與帛書各篇比較不同的地方，在於〈昭力〉解《易》綜合性強，

能揉合數卦數爻之義，闡發其間的共同意義，而非具體的就一卦一爻之義進行討

論。由此可以間接證明《帛書易傳》成篇，有時間上的先後次第。 

〈繆和〉解《易》不言數，且只有一處分析了〈明夷〉卦的上下卦之象，其

餘都是直接闡發卦爻辭的德義；〈昭力〉則全是談卦爻辭的政治思想，此種重德

義與政治思想的傾向，與帛書〈二參子問〉、〈繫辭〉、〈易之義（衷）〉、〈要〉的

內容體系是完全一致的。而其間的不同，主要在於〈二參子問〉至〈要〉各篇多

是直接記載孔子師生論《易》的言行；相較而論，〈繆和〉與〈昭力〉則很少提

到孔子，而以「問於先生」的形態出之，且思想具有較強的綜合性，具有戰國末

期學術的特點。8 

 

六、《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條理簡釋 

 

《帛書易傳‧二參子》所引《易》以今本卦序為準，與《帛書易經》的卦序

並不相同；其解《易》與〈彖傳〉、〈大象傳〉、〈文言傳〉、〈繫辭傳〉較為接近，

尤近於〈文言傳〉、〈繫辭傳〉中的「子曰」，當是孔子弟子及其後學保留下來的

孔子說《易》的遺教。有關《帛書易傳》文本及其缺字（以□表之）、補字（以

﹝……﹞表之），皆以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一書為依據；並參考趙建偉《出

土簡帛書周易疏證》，兩者相異或可相互證補者，皆標以（……）明之。其中多

當時通行俗用文字，電腦中有此字型者，儘量保持其原貌；如無此字型，為免造

字麻煩並便辨識，皆以通假字代之，又限於篇幅，僅能簡單陳述，粗疏譾陋之處，

敬請鑒詧包涵。 

 

（一）《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一 

 

      二參子問曰：「《易》屢稱于龍，龍之德何如？」 

      孔子曰：「龍大矣。龍形遷，假賓于帝，俔神聖之德也。高尚行虖星辰日 

      月而不眺，能陽也；下綸窮深潚而不沬，能陰也。上則風雨奉之，下綸則 

      有天□□□。窮乎深潚則魚蛟先後之，水流之物莫不隋從。陵處則雷神養 

 
8 詳參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頁 23 以下之研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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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風雨辟鄉，鳥守弗乾。」曰：「龍大矣。龍既能雲變，有能蛇變，有 

      能魚變。飛鳥昆蟲，唯所欲化，而不失本形，神能之至也。□□□□□□ 

      □□□□□焉，有弗能察也。知者不能察其變，辯者不能察亓義（美）， 

      至者不能贏亓文，□者﹝不﹞能察□也。成非焉，化昆蟲，神貴之容也， 

      天下之貴物也。」曰：「龍大矣。龍之剛德也，曰和□□□易□和，爵之 

      曰君子；戒事敬和，精白柔和，而不諱賢，爵之曰夫子。或大或小，亓方 

      一也。至用也，而名之曰君子。兼，『黃常』近之矣；尊威精白堅強，行 

      之不可撓也，『不習』近之矣。」 

 

    此節文字較長，藉二三子問以見孔子論述《易》「龍之德」的陰陽變化、上

天下地，以配〈乾〉〈坤〉君子「神聖之德」、「神能之至」與「神貴之容」。此與

今本《周易‧文言傳》詮解〈乾〉卦初九、九二兩爻，開宗明義即引「子曰：龍

德而隱者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義理如出一轍，可見〈二三子〉與〈文

言傳〉「龍德」說，兩者關係密切，有傳承上的一致淵源。 

 

（二）《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二 

 

      《易》曰：「寑龍勿用。」 

孔子曰：「龍寑矣而不陽，時至矣而不出，可胃寑矣。大人安失矣而不朝，

識厭在廷，亦猶龍之寑也。亓行滅而不可用也，故曰『寑龍勿用』。」 

 

    此引孔子語「大人安失（佚）而不朝」、「亓（其）行滅而不可用也」，以釋

〈乾‧初九〉爻辭：「潛龍勿用。」與〈文言傳〉所謂：「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

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顯然義理一致。 

 

（三）《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三 

 

      《易》曰：「抗龍有悔。」 

      孔子曰：「此言為上而驕下，驕下而不佁（殆）者，未之有也。聖人之立

正（政）也，若遁（循）木，俞高俞畏下，故曰『抗龍有悔』。」 

 

    此引孔子語釋〈乾‧上九〉爻辭：「亢龍有悔。」此與〈文言傳〉所謂：「貴

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等文義思想，理出

一脈。 

 

（四）《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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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曰：「龍戰于野，亓血玄黃。」 

      孔子曰：「此言大人之廣德而施教于民也。夫文之孝，采物畢存者，亓唯

龍乎？德義廣大，法物備具者，亓唯聖人乎？『龍戰于野』者，言大人之

廣德而下接民也；『亓血玄黃』者，見文也。聖人出法教以道（導）民，

亦猶龍之文也，可胃玄黃矣，故曰龍，見龍而稱莫大焉。」 

 

    此引孔子語釋〈坤‧上六〉爻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此以龍喻聖人，

以野喻人民，闡釋聖人、大人與百姓人民的交通接觸，「大人之廣德而施教於民」、

「聖人出法教以道（導）民」，此即是「文明」的表徵，故廖名春教授以為：「這

一說解，較之諸家之說更具有德治主義與民本思想，合乎儒門說《易》的傳統。」
9可謂深中肯綮。 

 

（五）《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五 

 

      《易》曰：「王臣蹇蹇，非今之故。」 

      孔子曰：「『王臣蹇蹇』者，言亓難也。夫唯知亓難也，故重言之，以戒今

也。君子知難而備﹝之﹞，則不難矣；見幾而務之，﹝則﹞有功矣。故備

難﹝者﹞易，務幾者成。存亓人，不言吉凶焉。『非今之故』者，非言獨

今也，古以狀也。」 

 

    此引孔子語釋〈蹇‧六二〉爻辭：「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論述難與不難

的辨證關係，與〈蹇‧彖傳〉「〈蹇〉之時用大矣哉」思想有一致的內在聯繫性。 

 

（六）《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六 

 

      《易》曰：「鼎折足，復公餗，10亓刑屋，凶。」 

      孔子曰：「此言下不勝任也。非亓任也而任之，能毋折虖？下不用則城不

守，師不戰，內亂□上，胃折足；路亓國，﹝蕪亓﹞地，五種不收，胃復

公餗；口養不至，飢餓不得食，胃刑屋。」二參子問曰：「人君至于飢乎？」

孔子曰：「昔者晉厲公路亓國，蕪亓地，出田七月不歸，民反諸雲夢，无

車而獨行，□□□□□□公﹝不勝﹞亓飢也。□□□□□飢不得食亓月，

此『亓刑屋』也。故曰德義無小，失宗無大，此之胃也。」 

 

 
9 詳參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頁 3。 
10 通行本「餗」字，帛書本作「足」上加「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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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引孔子語釋〈鼎‧九四〉爻辭：「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與前

篇〈繫辭傳下‧第五章〉所引「言不勝其任也」之說可以參同較異。廖名春教授

分析以為：「〈繫辭〉主要是就德與知、力與位、謀與任的關係而言，是講用人得

當的問題。而〈二三子問〉則是講君民關係問題，……為此它舉了『晉厲王（實

為楚靈王）……』的歷史事實加以證明。這種解釋，貼合爻辭之義，具有鮮明的

民本主義思想。」11可謂知言的論。 

 

（七）《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七 

 

      《易》曰：「鼎王璧（玉鉉），﹝大﹞吉，無不利。」 

      孔子曰：「鼎大矣！鼎之遷也，不自往，必人舉之，大人之貞也。鼎之舉

也，不以亓止，以□□□□□□□□□□□□□□賢以舉忌也。明君立正

（政），賢輔程（弼）之，將何為不利？故曰『大吉』。」 

 

    此引孔子語釋〈鼎‧上九〉爻辭：「鼎玉鉉，大吉，无不利。」可與上條連

屬並觀。 

 

（八）《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八 

 

      《易》曰：「康侯用錫馬番庶，晝日三接。」 

      孔子曰：「此言聖王之安世者也。聖王之正（政），牛參弗服，馬恆弗駕，

不憂乘，牝馬□□□□□□□□□□□粟時至，芻稾不重，故曰『錫馬』。

聖人之立正（政）也，必尊天而敬眾，理順五行，天地無菑，民□不傷，

甘露時雨聚降，剽風苦雨不至，民也相﹝酉易﹞以壽，故曰『番庶』。聖

王各有參公、參卿，『晝日三﹝接﹞』，□□□□□□者也。」 

 

    此引孔子語釋〈晉〉卦卦辭：「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以聖王釋康

侯，以聖王安世的仁政解錫馬，以惠民、仁民說蕃庶，與〈彖傳〉、〈大象傳〉的

訓釋大異其趣，顯然為另一種佚失的新解，可以相觀而善。 

 

（九）《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九 

 

      《易》曰：「聒囊，無咎無譽。」 

      孔子曰：「此言箴小人之口也。小人多言，多過；多事，多患，□□可以

 
11 詳參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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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矣，而不可以言箴之。亓猷『聒囊』。莫出莫入，故曰『無咎無譽』。」

二參子問曰：「獨无箴於聖﹝人之口乎？﹞」﹝孔子曰﹞：「聖人之言也，

德之首也。聖人之有口也，猷（猶）地之有川浴也，財用所繇出也；猷（猶）

山林陵澤也，衣食家物﹝所﹞繇生也。聖人壹言，萬世用之，唯恐亓不言

也，有何箴焉？」 

 

    此引孔子語釋〈坤‧六四〉爻辭：「括囊，无咎，无譽。」與〈小象傳〉「慎

不害也」、〈文言傳〉「蓋言謹也」思想一致，與《論語》中孔子表現的語言哲學

亦一貫。 

 

（十）《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十 

 

      卦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孔子曰：「□□□□□□□□見嗛（謙），易告也；就民，易遇也。聖人君

子之貞也，度（庶）民宜之，故曰『利以見大人』。」 

 

    此引孔子語釋〈乾‧九二〉爻辭，與〈文言傳〉思想可以比較參照。 

 

（十一）《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十一 

 

      卦曰：「君子終日鍵鍵，夕沂若，厲，无咎。」 

      孔子曰：「此言君子務時，時至而動，□□□□□□屈力以成功，亦日中

而不止，時年至而不淹。君子之務時，猷馳驅也，故曰『君子終日鍵鍵』。

時盡而止之以置身，置身而靜，故曰『夕沂若，厲，无咎』。」 

 

    此引孔子語釋〈乾‧九三〉爻辭：「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與〈文言傳〉思想可以比較參照。而「朝乾夕惕」積極進取的精神，與「朝乾夕

沂」休養生息的涵養，表達出兩種不同的生命情態，饒具生生不已、動靜互見之

義。 

 

（十二）《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十二 

 

      《易》曰：「﹝蜚龍在﹞天，利見大人。」 

      ﹝孔子曰﹞：「﹝此﹞言□□□□□□□□□□君子在上，則民被亓利，

賢者不蔽（離），故曰『蜚龍在天，利見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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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引孔子語釋〈乾‧九五〉爻辭：「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與〈文言傳〉

思想可以參照比較。 

 

（十三）《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十三 

 

      卦曰：「見群龍﹝无首﹞，吉。」 

      孔子曰：「龍神威而精處，□□而上通亓德，无首□□用，見群龍﹝无﹞

首者□□□□□□□□□□□□□□□見君子﹝則﹞吉也。」 

 

    此引孔子語釋〈乾‧用九〉爻辭，與〈文言傳〉「乃見天則」思想可以比較

參照。 

 

（十四）《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十四 

 

      卦曰：「履霜，堅冰至。」 

      孔子曰：「此言天時縉（譖）戒葆常也。歲□□□□□□□□西南溫（田

產濕）□□始於□□□□□□□□□□□之□□□□□□□□□□□□□

□□□□□□□□德與天道始，必順五行，亓孫貴而宗不傰（滅）。」 

 

    此引孔子語釋〈坤‧初六〉爻辭，與〈文言傳〉思想可以比較參照。 

 

（十五）《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十五 

 

      卦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孔子曰：「□□□□□□□□□避也；方者義□□□□□□□□□□大者

言亓直，或之容□□□□□□□□□□□□□□□□□□□□□也，

﹝則﹞无不﹝吉利﹞，故曰『无不利』。」 

 

    此引孔子語釋〈坤‧六二〉爻辭，與〈文言傳〉思想可以比較參照。 

 

（十六）《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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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卦曰：「含章可貞，﹝或成王事，无成有終。﹞」 

      ﹝孔子曰﹞：「﹝此言﹞□□□□含章□□□□□□□含亦美，貞之可也，

亦□□□□□□□□□。」 

 

    此引孔子語釋〈坤‧六三〉爻辭，與〈文言傳〉思想可以比較參照。 

 

（十七）《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十七 

 

      卦曰：「﹝聒囊，無咎無譽﹞。」 

      □□□□□□□□﹝無﹞咎□□□之事矣。□□□□□□□□□□□□□

□□□□。 

 

    此引孔子語釋〈坤‧六四〉爻辭，可與本篇第九條及〈文言傳〉思想比較參

照。 

 

（十八）《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十八 

 

      卦曰：「黃常元吉。」 

      孔子曰：「□□□□□□□者也。元，善之始也。□□□□□□□□□□

之徒嗛嗛□□□□□。」 

 

    此引孔子語釋〈坤‧六五〉爻辭：「黃裳，元吉。」可與〈文言傳〉思想比

較參照。 

 

（十九）《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十九 

 

      ﹝卦曰：「屯亓膏，小」貞吉，大貞凶。﹞ 

      孔子曰：「屯□□□□□□□□□□□□□□□□□□□□□□□□□□

□□□□□□小民家息以接衣□□□□□□□□□□□屯輪之，亓吉亦宜

矣。『大貞﹝凶﹞』，□□□□□□川流下而貨留□年彀（穀）十重□□□

□□□□□□□□□□□□□□□□□□□之大患□□貨，守財弗施則

□。」 



 31 

 

    此引孔子語釋〈屯‧九五〉爻辭：「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與〈小象

傳〉「施未光也」之義，可以比較參照。 

 

（二十）《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二十 

 

      ﹝卦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 

      孔子曰：「此言大德之好遠也。所行□□□□□遠（德），和同者眾，以濟

大事，故曰﹝利涉大川﹞。」 

 

    此引孔子語釋〈同人〉卦卦辭，與〈彖傳〉「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思想

同義。 

 

（二十一）《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二十一 

 

      卦曰：「同人于門，无咎。」 

      ﹝孔子曰﹞：「﹝此言﹞亓所同唯﹝亓門人﹞而已矣，小德也□□。」 

 

    此引孔子語釋〈同人‧初九〉爻辭，可與〈小象傳〉比較參照。 

 

（二十二）《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二十二 

 

      ﹝卦曰﹞：「﹝同人于﹞宗，貞藺（吝）。」 

      孔子曰：「此言亓所同唯亓室人而已矣，（其所同）□□□□□□，故曰『貞

藺』。」 

 

    此引孔子語釋〈同人‧六二〉爻辭：「同人于宗，吝。」可與〈小象傳〉比

較參照。  

 

（二十三）《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二十三 

 

      卦曰：「絞如，委如，吉。」 

      孔子曰：「絞，日也；委，老 也。老日之行□□□，故曰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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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引孔子語釋〈大有‧六五〉爻辭：「厥孚交如，威如，吉。」可與〈小象

傳〉「信以發志也」、「易而无備也」文義比較參照。 

 

（二十四）《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二十四 

 

      卦曰：「嗛，亨；君子又冬（有終），吉。」 

      孔子曰：「﹝此言﹞□□□□□﹝也。嗛﹞，上〈川（坤）〉而下〈根（艮）〉。

〈川（坤）〉也；〈根（艮）〈，精質也。君子之行也。□□□□□□□吉

焉。吉，嗛也；凶，橋（驕）也。天亂驕而成嗛，地徹驕而實嗛，鬼神禍

福嗛，人亞（惡）驕而好﹝嗛﹞。□□□□□□□□□□□□□□□□□

□□□好善（美）不伐也。夫不伐德者，君子也。亓盈如□□□□□□□

□□舉而再說，亓有終也，亦宜也（矣）。」 

 

    此引孔子語釋〈謙〉卦卦辭：「亨。君子有終。」此與〈彖傳〉、〈大象傳〉

之說近同，並可比較參照文字與義理之異同。而這種義同而表達文字不同的現

象，據推測：應是孔子《易》說有不同傳本所導致的結果。 

 

（二十五）《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二十五 

 

      卦曰：「盱予（豫），悔。」 

      孔子曰：「此言鼓樂而不戒患（忘德）也。夫忘亡者必亡，忘民﹝者必﹞

□□□□□□□□□□□□□至者，亓病亦至，不可辟（避），禍福或（成）

辜，□□□□□□□□□□□□□□方行，禍福畢至，知者知之，故廄客

恐懼，日慎一日，猷有詖（過）行。卒至之患，盱予而不□□□□□□□。」 

 

    此引孔子語釋〈豫‧六三〉爻辭：「盱豫，悔；遲，有悔。」可以提供新的

詮釋，此段文義並與〈繫辭傳〉相關思想一致。 

 

（二十六）《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二十六 

 

      ﹝卦﹞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與璽羸（爾靡）﹝之﹞。」 

      ﹝孔﹞子曰：「鳴﹝鶴﹞□□□□□□□□□□□□。亓子隨之，通也；

昌而和之，和也。曰和同，至矣。好爵者，言耆（旨）酒也。弗有一爵與

眾□□□□□□□□□□□□□□□□之德，唯飲與食，絕甘分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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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引孔子語釋〈中孚‧九二〉爻辭：「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

與爾靡之。」可與〈繫辭傳〉的詮釋比較參照。 

 

（二十七）《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二十七 

 

      ﹝卦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射取皮在穴﹞。」 

      孔子曰：「此言聲（聖）君之下舉乎山林吠畝之中也，故曰『公射取皮（彼）

在穴』。（□□□□□，故曰自我西郊。□□□□□□□□□□□□美，故

曰利貞。其占曰：豐□□□□□□□□□□□。」 

 

    此引孔子語釋〈小過‧六五〉爻辭：「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二十八）《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二十八 

 

      ﹝卦﹞曰：「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孔子曰﹞：「〈恆〉亨者，恆亓德，亓德□長，故曰『利貞』。」亓占曰：

「〈豐〉，大□□□□□□□□□□。）」 

 

    此引孔子語釋〈恆〉卦卦辭，可與〈彖傳〉比較參照其異同。 

 

（二十九）《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二十九 

 

      ﹝卦﹞曰：「不恆亓德，﹝或﹞承之憂（羞），貞藺（吝）。」 

      孔子曰：「此言小人知善而弗為，攻進而無止，損幾則□擇矣，能﹝无藺

乎﹞？」 

 

    此引孔子語釋〈恆‧九三〉爻辭：「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三十）《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三十 

 

      ﹝卦曰﹞：「大蹇傰來。」 

      孔子﹝曰﹞：「﹝此言﹞□□也。飭行以後民者胃大蹇，遠人能至胃﹝傰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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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引孔子語釋〈蹇‧九五〉爻辭：「大蹇，朋來。」可以提供〈小象傳〉新

的詮釋。 

 

（三十一）《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三十一 

 

      卦曰：「公用射鵻（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孔子曰：「此言人君高志求賢，賢者在上，則因□用之，故曰『﹝公用﹞

射鵻于﹝高墉之上﹞』。」 

 

    此引孔子語釋〈解‧上六〉爻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可與〈繫辭傳下‧第五章〉「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文義比較參照。 

 

（三十二）《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三十二 

 

      ﹝卦曰﹞：「﹝〈根（艮）〉亓北，不獲亓﹞身；行亓廷，﹝不見亓人，无

咎﹞。」 

      ﹝孔子﹞曰：「〈根〉亓北者，言□事也。不獲亓身者，精□□□也。敬宮

（官）任事，身□□者鮮矣。」亓占曰：「能精能白，必為上客；能白能

精，必為□□。以精白長□，難得也，故曰『﹝行﹞亓庭，不見亓人，无

咎』。」 

 

    此引孔子語釋〈艮〉卦卦辭：「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

咎。」此段文義可與〈彖傳〉比較參照。 

 

（三十三）《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三十三 

 

      ﹝卦曰﹞：「﹝艮亓輔﹞，言有序。」 

      孔子曰：「□言也，吉凶之至也。必皆于言語擇善﹝而言亞﹞，擇利而言

害，塞人之美，陽人之亞（惡），可胃无德，亓凶亦宜矣。君子慮之內，

發之口，□□不言，不﹝言利﹞，不言害，塞人之亞（惡），陽﹝人之﹞

美，可胃『有序』矣。」 

 

    此引孔子語釋〈艮‧六五〉爻辭：「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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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三十四 

 

      卦曰：「〈豐〉，亨，王假﹝之﹞；勿自憂，宜日中。」 

      孔子曰：「﹝此言﹞□也。『勿憂』，用賢弗害也。日中而盛，用賢弗害，

亓亨亦宜矣。黃帝四輔，堯立三卿，帝王者之處□□□也，□□□□。」 

 

    此引孔子語釋〈豐〉卦卦辭：「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可與〈彖傳〉

比較參照二者文義思想之異同。 

 

（三十五）《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三十五 

 

      ﹝卦﹞曰：「奐其肝大號。」 

      ﹝孔子曰﹞：「奐，大美也，肝言亓內。亓內大美，其外必有大聲問。」 

 

    此引孔子語釋〈渙‧九五〉爻辭：「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此節有

新的詮釋義理，可與〈小象傳〉「正位也」比較參照。 

 

（三十六）《帛書易傳‧二參子問》「孔子曰」之三十六 

 

      卦曰：「〈未濟〉，亨，﹝小狐﹞涉川，幾濟，濡亓尾，无迺利。」 

      孔子曰：「此言始易而終難也，小人之貞也。」 

 

    此引孔子語釋〈未濟〉卦辭：「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與〈彖

傳〉「不續終也」思想一致。 

 

七、《帛書易傳‧易之義（衷）》「子曰」條理簡釋 

 

  帛書〈繫辭〉是《帛書易傳》的第二篇，其第一行頂端塗有長方形墨釘，為

篇首的標誌，未見尾題。由於殘損不全，現只餘 3000 字左右，其內容基本上與

今本〈繫辭傳〉相同；所不同處除通假字很多外，主要是比今本〈繫辭傳〉缺少

了若干章節，故不再贅引論述。而〈易之義（衷）〉是《帛書易傳》的第三篇，

緊接著帛書〈繫辭〉，其第一行頂端塗有墨釘標誌，以「子曰易之義（衷）」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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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45 行，按每行 70 餘字計，約共 3100 字左右。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考證

其最後一行的殘片，上存「衷二千」三字，則該篇名應為「衷」，然記數「二千」

則不得其解。今習以開篇之「易之義（衷）」為其篇題。〈易之義（衷）〉以圓點

隔開為若干章節，但由於篇文缺損，確切內容猶待考辨，本節僅以其引述「子曰」

者為論。 

 

（一）《帛書易傳‧易之義（衷）》「子曰」之一 

 

子曰：「《易》之義（衷）謼（唯）陰與陽，六畫而成章。曲句焉柔，正直

焉剛。六剛无柔，是謂大陽（剛），此天﹝之義也。﹞□□□□□□見台

而□□□方。六柔无剛，此地之義也。天地相衡（率），氣味相取，陰陽

流刑（形），剛柔成□。萬物莫不欲長生而亞（惡）死，會□（心）者而

以作《易》，和之至也。是故〈鍵（乾）〉□九□□高尚，﹝天之道也；〈川

（坤）〉﹞從而知畏凶，義沾下就，地之道也。用六，〈贛（坎）〉也；用

九，盈也。盈而剛，故《易》曰『直方大，不習，吉』也。因不習而備，

故《易》曰『見群龍无首，吉』也。是故〈鍵〉者，得﹝之陽也；〈川〉

者﹞，得之陰也；〈肫（屯）〉者，﹝得之﹞□﹝也；〈蒙〉者，得之﹞隋

也；﹝〈嬬（需）〉者，得之﹞畏也；〈容（訟）〉者，得之疑也；〈師〉者，

得之救（栽）也；〈比〉者，得□（鮮）也；〈小蓄〉者，﹝得﹞之未□也；

〈履〉者，諈之行也；〈益〉者，上下交矣；〈婦（否）〉者，﹝陰﹞陽姦

矣。……」 

 

此段內容為帛書〈易之義（衷）〉第 1 行至第 2 行，首先說明陰陽和諧相濟，

為《易》的精義。第 3 行至第 10 行，並歷陳各卦之義，其解說多從卦名入手。

帛書〈易之義（衷）〉論各卦之義，從〈鍵（乾）〉開始，依次川〈（坤）〉、〈肫（屯）〉、

〈蒙〉、〈嬬（需）〉至〈容（訟）〉、〈師〉、〈比〉、〈小蓄（畜）〉、〈履〉、〈益（泰）〉、

〈婦（否）〉、〈復〉、〈无孟（无妄）〉……。此種解卦之義的形式，與上海博物館

刊印出版發行的戰國楚簡〈孔子詩論〉，有異曲同工之妙，可知為同一時期儒家

後學傳述孔子經學思想的文獻。而其中的卦義解析，又可與今本的〈雜卦傳〉相

互比較，其中卦名、卦序與卦義並可以參同較異，相觀而善。 

 

（二）《帛書易傳‧易之義（衷）》「子曰」之二 

 

      子曰：「□□□□□□□□□□□□□□□□□□﹝所﹞以禁咎也。□□ 

      □□□□□□□□□□□□□□□□□□□□□□□□□□□□□所以 

      教謀也。『榗（晉）如秋（愁）如』，所以辟（避）怒﹝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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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王侯』，□□之胃也。不求則不足﹝以﹞難…。《易》曰……則危，親傷 

      □□□曰『何校』則凶，『履校』則吉，此之胃也。」 

 

此段見於帛書〈易之義（衷）〉第 10 行至第 13 行左右，文字多缺損不全，

然與前條一致，亦在記錄孔子解說相關各卦的義理，一卦一義，要言不煩。 

 

（三）《帛書易傳‧易之義（衷）》「子曰」之三 

 

子曰：「五行□□□□□□□□□□□□，不可學者也，唯亓人而已矣。

然亓利□□□□□﹝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占也，

參天兩地而義數也，觀變于陰陽而立卦也，發揮于剛柔而﹝生爻也，和

順于道德﹞而理于義也，窮理盡生（性）而至于命﹝也，將以順性﹞命

﹝之﹞理也。是故位（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位地之道曰柔與剛，位人

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兩之，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

《易》六畫而為章也。天地定立（位），﹝山澤通氣﹞，水火相射，雷風

相搏（薄），八卦相厝（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故《易》達數也。」 

 

此段為帛書〈易之義（衷）〉第 13 行至第 15 行左右，與今本〈說卦傳〉的

前三章大致相同，內容較為完整。此外，也可以從兩方面觀察帛書〈易之義（衷）〉

「天地定立」段與「先天卦位」出於〈說卦傳〉的淵源關係：其一，帛書〈易之

義（衷）〉援引了〈說卦傳〉文；其二，〈說卦傳〉文是據帛書〈易之義（衷）〉

編寫而成。不管兩者的承襲關係如何，都可以說明帛書〈易之義（衷）〉「天地定

立」一段反映了「先天卦位」的系統，而此一說極有可能起源於先秦。12 

 

（四）《帛書易傳‧易之義（衷）》「子曰」之四 

 

      子曰：「萬物之義，不剛則不能動，不動則无功，恆動而弗中則﹝亡，此

剛﹞之失也。不柔則不靜，不靜則不安，久靜不動則沉，此柔之失也。是

故〈鍵（乾）〉之『炕龍』，〈壯〉之『觸藩』，〈句（姤）〉之離『角』，〈鼎〉

之『折足』，〈酆（豐）〉之虛盈，五繇者，剛之失也，動而不能靜者也。……

之屯于文武也，此《易》贊也。」 

   

此段自帛書〈易之義（衷）〉第 16 行至第 18 行左右，闡述《易》剛柔靜動

之義，而引五卦爻辭為證，以副文武德化政教之義，故為《易》之贊也。 

 
12 詳參：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帛書衷與先天卦位的起源〉，頁 107-122。 



 38 

 

（五）《帛書易傳‧易之義（衷）》「子曰」之五 

 

      子曰：「〈鍵（乾）〉六剛能方，湯武之德也。『潛龍勿用』者，匿也。『見

蠪（龍）在田』也者，德也。『君子冬（終）日鍵鍵』，用也。『夕沂若，

厲，无咎』，息也。『或躍在淵』，隱﹝而﹞能靜也。『翡（飛）龍﹝在天﹞』，

□而上也。『炕龍有悔』，剛（高）而爭也。『群龍无首』，文而聖也。〈川

（坤）〉六柔相從順，文之至也。……〈川（坤）〉之至德，柔而反于方；

〈鍵（乾）〉之至德，剛而能讓。此〈鍵〉〈川〉之參說也。」 

 

此段自帛書〈易之義（衷）〉第 18 行至第 22 行左右，闡述〈鍵（乾）〉、〈川

（坤）〉之「參說」。分述〈鍵（乾）〉、〈川（坤）〉六爻之義，並及〈謙〉、〈渙〉

卦爻辭之義，而以〈乾〉〈坤〉剛柔之德比屬湯武、文王至德，柔而能方，剛而

能讓，表述了政治統御的要旨。 

 

（六）《帛書易傳‧易之義（衷）》「子曰」之六 

 

      子曰：「《易》之用也，殷之无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功，敬以承事，知

以辟（避）患，□□□□□□□文王之危，知史記（說）之數書，孰能辯

焉？《易》曰又名焉曰〈鍵（乾）〉。〈鍵〉也者，八卦之長也。九也者，

六肴（爻）之大也。為九之狀，浮首兆（頫，俯）下，蛇身僂曲，亓為龍

類也。夫蠪（龍），下居而上達者□□□□□□□□□□□而成章。在下

為『潛』，在上為『炕』。人之陰德不行者，亓陽必失類。《易》曰『潛龍

勿用』，亓義潛清，勿使之胃（謂）也。」 

      子曰：「廢則不可入于謀，朕（勝）則不可與戒。忌者不可與清（親），繳 

      ﹝者﹞不可予事。《易》曰『潛龍勿﹝用﹞』，『炕龍有悔』，言亓過也。……」 

子曰：「君子之德也。君子齊明好道，日自見以侍（待）用也。《易》曰：

『君子冬（終）日鍵鍵，夕沂若，厲，无咎。』」 

子曰：「知息也，何咎之有？人不淵不躍，則不見……。《易》曰：『或躍

在淵，无咎。』」 

子曰：「恆躍則凶。君子躍以自見，道以自成。君子窮不忘達，安不忘亡，

靜居而成章，首福又皇。《易》曰：『翡蠪在天，利見大人。』」 

子曰：「天□凶……文而溥，齊明而達矣。此以剸（專）名，孰能及﹝乎﹞？

《易》曰：『見群蠪无首。』」 

子曰：「讓善之胃（謂）也。君子群居，莫敢﹝亂﹞首，善而治，何疾亓

和也？龍不侍（待）光而動，无階而登，□□□□□□□□□□此〈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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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之羊（詳）說也。」 

 

此段為帛書〈易之義（衷）〉第 22 行至第 29 行左右，闡述〈鍵（乾）〉六爻

「羊（詳）說」。此段開頭以「《易》之用也，殷之無道，周之盛德也」明義，發

揮孔子尊崇周文之義，而又以黃老之說闡論為政剛柔並濟之道，以憂患意識為守

成進取之功，蓋戰國時儒家參揉黃老道法家之言，而假託孔子以宏揚〈乾〉道之

政治思想者。 

 

（七）《帛書易傳‧易之義（衷）》「子曰」之七 

 

      子曰：「《易》又名曰〈川（坤）〉，雌道也。故曰『牝馬之貞』，童獸也，〈川

（坤）〉之類也。是故良馬之類，廣前而景後，遂臧，尚受而順，下安而

靜，外又美刑（形）則中……，昃以來群，文德也。是故文人之義，不待

人以不善，見亞墨（惡默）然弗（而）反，是胃（謂）以前戒後，武夫昌

慮，文人緣序。……」 

      《易》曰：「履霜，堅冰至。」子曰：「孫從之胃也。」歲之義始於東北， 

      成于西南。君子見始弗逆，順而保彀（訢）。《易》曰：「東北喪崩（朋）， 

      西南得崩，吉。」子曰：「非吉石也。……」 

      《易》曰：「直方大，不習，吉。」子曰：「生（性）文武也，雖強學，是 

      弗能及之矣。……」《易》曰：「或從﹝王﹞事，无成又冬（有終）。」子 

      曰：「言《詩》《書》之胃也。……」 

      《易》曰：「利﹝永﹞貞。」此〈川（坤）〉之羊（詳）說也。 

 

此段為帛書〈易之義（衷）〉第 29 行至第 34 行，闡述〈川（坤）〉之「羊（詳）

說」。與上條並觀，可知帛書〈易之義（衷）〉，〈乾〉〈坤〉並建、剛柔並濟、動

靜和諧與文武合德，自然與人文並重，道德與政教一致的思想，兼賅體用與內外，

義理備至。 

 

（八）《帛書易傳‧易之義（衷）》「子曰」之八 

 

      子﹝曰﹞：「《易》之要，可得而知矣。〈鍵〉〈川〉（〈乾〉〈坤〉）也者，《易》

之門戶也。〈鍵〉，陽物也；〈川〉，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

地之化，又口能斂之，无舌罪，言不當亓時則閉慎而觀。」 

      《易》曰：「聒（括）囊，无咎。」子曰：「不言之胃（謂）也。□□﹝何﹞ 

      咎之又？墨（默）亦毋譽，君子美亓慎而不自箸也，淵深而內亓華。」 

      《易》曰：「黃常，元吉。」子曰：「尉（蔚）文不發之胃也。文人內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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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亓龍，不以亓白陽人之黑，故亓文茲章（滋彰）。……」 

      「蠪單（龍戰）于野，亓血玄黃。」子曰：「聖人信哉！隱文且靜，必見 

      之胃也。蠪早變而不能去亓文，則文亓信于而達神明之德也。亓辯名也， 

      雜而不戉（越），……〈井〉以辯義也；〈渙〉，以行權也。」子曰：「渙而 

      不救，則比矣。……」 

      子曰：「知者觀亓緣（彖）辭而說過半矣。……《易》曰：『三與五同功異 

      立（位），亓過﹝不同，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 

      □□□□□□□□□□□。』」 衷 二千 

 

帛書〈易之義（衷）〉從第 34 行至第 45 行，依朱子《周易本義》之分章為

今本〈繫辭傳下〉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故有學者認為是〈繫辭

傳〉的下篇。而今本〈繫辭傳〉「三陳九卦」一段，也見於此段帛書〈易之義（衷）〉

中。廖名春〈帛書易之義（衷）簡說〉以為： 

 

其實，它是稱引〈繫辭〉、改編〈繫辭〉以敷衍成文的。除了它引〈繫辭〉

之文多次稱為「《易》曰」之外，從其行文風格上，我們也可以得到印證。……

所以，從上述事實看，〈易之義（衷）〉與〈繫辭〉決非同一時代的產物，

我們只能說〈易之義（衷）〉摘引〈繫辭〉而成文。13 

 

  帛書〈二三子〉、〈繫辭〉、〈易之義（衷）〉及〈要〉都是記載孔子與其弟子

論《易》的資料，在這些篇章中連篇累牘的「子曰」，應係孔子弟子所記錄下來

的孔子之言。尤其，〈易之義（衷）〉綜合各家之說，強調陰陽和諧相濟的主體思

想，廖名春以為： 

 

這種重視陰陽和諧、剛柔相濟的思想，雖然也是出於以義理說《易》一途，

但與「天尊地卑」說是有明顯距離的，所以，〈易之義（衷）〉的《易》說

並非純粹的儒家思想，與戰國後期黃老思想倒很相近。說它編成於一個受

到黃老思想影響的儒生之手，應是可信的。14 

 

    因此可知，在〈易之義（衷）〉關於卦義的闡述中，可以獲得很多的啟示與

聯結。 

 

八、《帛書易傳‧要》「夫子曰」條理簡釋 

 
 

13 詳參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頁 9-11。 
14 詳參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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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帛書易傳‧要》共 24 行，1648 字。〈要〉篇的篇名、形式與其體裁，與

儒家《易》學思想密切相關。此篇作者假託孔子之名，以「夫子曰」的語式申發

其簡要的《易》學宗旨，認為：學《易》不在於占筮求福，而在於觀其「要」——

《易》之要，不在於筮數，而在於其德義，在於蓍卦之德、六爻之義。此即是《易》

道「圓而神」、「方以智」與「唯變所適」的哲學思辨。此篇以「要」名篇，通篇

記敘孔子論《易》的重要言論思想，可視為孔子《易》教的重要資料彙集，深具

學術價值。15 

 

（一）《帛書易傳‧要》「夫子曰」之一 

 

      ﹝夫﹞子曰：「吾好學而毚（纔）聞要，安得益吾年乎？吾□（焉而產道，

□焉益之，□而貴之，難）……。」 

 

  由此可知，學《易》而能得其「要」，正是孔子的遺教。廖名春《帛書易傳

初探‧帛書要簡說》考釋以為：此開頭部分，當是今本〈繫辭傳下〉的第十章。

唯此段文字脫落殘損，實際內容無法竟觀，不得其詳，猶待考辨。 

 

（二）《帛書易傳‧要》「夫子曰」之二 

 

      ﹝夫子曰﹞：「危者安亓（其）立（位）者也，亡者保﹝亓存者也，（亂者

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

而國﹞家可保也。《易》曰：『亓亡亓亡，繫于枹（苞）桑。』」 

 

  此與通行本〈繫辭傳下‧第五章〉文字同出一轍，引〈否‧九五〉爻辭為證。 

 

（三）《帛書易傳‧要》「夫子曰」之三 

 

      夫子曰：「德溥（薄）而立奠（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

不及。《易》曰：『鼎折足，復（覆）公餗，亓刑屋（其形渥），凶。』言

不朕（勝）任也。」 

 

  此與通行本〈繫辭傳下‧第五章〉文字同出一轍，引〈鼎‧九四〉爻辭為證。 

 

 
15 廖名春：《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濟南：齊魯書社，2001 年 8 月），多所校釋述論，可以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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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帛書易傳‧要》「夫子曰」之四 

 

      夫子曰：「顏氏之子，亓庶幾乎？見幾，又不善，未嘗弗知；知之，未嘗

復行之。《易》曰：『不遠復，无是誨（祇悔），元吉。』天地蘊，萬勿（物）

潤，男女購請（構精）而萬物成。《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

則﹝得﹞亓友。』言至一也。君子安亓身而後動，易亓心而后謼（語），

定位而后求。君子脩于此三者，故存也。危以動，則人弗與也；無立（位）

而求，則人弗予也；莫之予，則傷之者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

之，立心勿恆，凶。』此之胃（謂）也。」 

 

  此段當屬一章，其內容主要是通行本〈繫辭傳下‧第五章〉的後半部分。先

引〈復‧初九〉爻辭為證，次引〈損‧六三〉爻辭為證，後引〈益‧上九〉爻辭

為證。以上三條大體與通行本〈繫辭傳下‧第五章〉相同，皆記述孔子議論爻辭

之義，為學《易》、用《易》之事，可知同一來源，為孔門《易》學遺教無疑。 

 

（五）《帛書易傳‧要》「夫子曰」之五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子贛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

『德行亡者，神霝（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蘩。』賜以此為然矣。

以此言取之，賜緡（勉）行之為也。」 

 

  以下四條記載孔子晚年與子贛（子貢，即端木賜）論《易》道之事。而此記

載與《史記‧孔子世家》、《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與《論語‧述而》所載內容可

相印證。前文中已有引述說明，不再複贅其義。 

 

（六）《帛書易傳‧要》「夫子曰」之六 

 

      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渠（矩）方也，前羊（祥）而

至者，弗羊（祥）而巧（好）也。察亓要者，不詭亓福（德）。《尚書》多

於（閼）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遺言焉。予非安亓用也。」 

 

  孔子晚而好《易》，由此上下四段資料可證為真實的文獻。而孔子所以好之

者，其心路歷程可以透過這些內容得到相應的理解，孔子不排斥卜筮之道，唯其

最終目的亦不在求福致祥，乃求德義之彰顯，與生命之貞立，充滿了人文的道德

關懷，也充分表露了儒家思想在天道與人事上的道德自覺性與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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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帛書易傳‧要》「夫子曰」之七 

 

      ﹝子贛曰：賜﹞聞於夫﹝子曰﹞：「□必于□□□。如是，則君子己重過

矣。賜聞諸夫子曰：『孫（遜）正而行義，則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亓用

而樂亓辭，則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謬）哉，賜！吾告

女，《易》之道昔□□□而不□以百王（姓）之□□□《易》也。夫《易》，

剛者使知瞿（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忘（妄），漸（譖）人為而去

詐。文王仁，不得亓志，以成亓慮。紂乃无道，文王作，諱而辟（避）咎，

然後《易》始興也。予樂亓知之□□□之自□□。予何□王事紂乎？」 

 

  《易》道易簡、變易而不易，其用多方，而義無窮。此條透過子貢與孔子的

對話，而詮釋出《周易》中和涵融的精神特質，歸之於聖人文王憂患意識的創制，

以與失天道、絕人倫的殷紂王為鑑，與通行本〈繫辭傳〉的思想一致，亦儒家師

法周文聖王道統的一貫論點，顯示出孔子《易》教特重周文道統的思想意義。 

 

（八）《帛書易傳‧要》「夫子曰」之八 

 

      子贛曰：「夫子亦信亓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也，

亦必從亓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後（復）亓祝卜矣！我觀亓德

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

不達于數，則亓為之巫；數而不達于德，則亓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

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

與史巫同涂（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

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亓後乎？」 

 

  《易》本為卜筮之書固無疑義，然孔子觀其「德義」，轉而為生命內在的充

養，與人生外在的推擴，故以「巫」、「史」、「君子」的道德進路為其理想，建構

出道德理性與實踐仁義的儒家思想體系，可謂有本有原，體用兼賅了。 

 

（九）《帛書易傳‧要》「夫子曰」之九 

 

      孔子繇《易》至于〈損〉、〈益〉二卦，未尚（嘗）不廢書而嘆，戒門弟子

曰：「二參子！夫〈損〉、〈益〉之道，不可不審察也。吉凶之﹝門﹞也。〈益〉

之為卦也，春以授夏之時也，萬勿（物）之所出也，長日之所至也，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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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也，故曰〈益〉。〈損〉者，秋以授冬之時也，萬物之所老衰也，長﹝夕﹞

之所至也，故曰產。道窮焉而產，道□焉。〈益〉之始也吉，亓冬（終）

也凶；〈損〉之始凶，亓冬（終）也吉。〈損〉、〈益〉之道，足以觀天地之

變，而君者之事已。是以察于〈損〉、〈益〉之變（總）者，不可動以憂熹

（喜）。故明君不時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與凶，順於天地

之也，此胃（謂）《易》道。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星

辰）盡稱也，故為之以陰陽；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盡稱也，故律

之以柔剛；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婦先後盡稱也，故為之以上下；

又四時之變焉，不可以萬勿（物）盡稱也，故唯為之以八卦。故《易》之

為書也，一類不足以亟（極）之，變以備亓請（情）者也，故胃之《易》。

又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盡稱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詩》《書》

《禮》《樂》不□（足）百扁（篇），難以致之。不問于古法，不可順以辭

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繇（由）一求之，所胃得一而君（群）畢者，此

之胃也。〈損〉、〈益〉之道，足以觀得失矣。」 

 

  此段記載孔子對其門弟子講述《周易》〈損〉、〈益〉之道及二卦中之哲理。

此段記載與《淮南子‧人間訓》、《說苑‧敬慎》與《孔子家語‧六本》的內容亦

可相互印證。《易》有天道、地道、人道與君道，囊括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規律；

而《詩》、《書》、《禮》、《樂》卷帙繁多，不只百篇之數，從中獲取天道、地道、

四時之變、人道與君道，自非容易之事。然而，《周易》有陰陽、柔剛以見天地

之道，有八卦以見四時之變，有上下以見人道、君道，故《詩》、《書》、《禮》、《樂》

的精華都濃縮在《周易》的〈損〉、〈益〉之道裏，不必皓首窮經，因此《尚書》

不如《周易》，《詩》、《禮》、《樂》等亦不如《周易》，故孔子晚而好《易》的根

本源由在此。此一說法贊揚《周易》，而貶抑《詩》、《書》、《禮》、《樂》的思想，

應是後來以《周易》為六經之首的先聲及其內在根源。然考察此一思想，可知孔

子晚年重《易》、好《易》，而輕《詩》、《書》、《禮》、《樂》，實質上是為其仁道

哲學尋找天道的根據，而將其仁學發展為天人合一之學，此一思想進路與脈絡與

通行本〈繫辭傳〉的思想體系密切吻合而一致。而孔子天人思想上的此種變化，

透過《帛書易傳‧要》篇子贛（子貢）與孔子的對話質疑中，可以明確肯定：孔

子晚年好《易》，而以「德義」是尚，不僅是一事實，也是孔子經學思想的一大

變化與提昇，也是儒家轉化《周易》為哲學義理之書的重要樞機。 

 

九、《帛書易傳‧繆和》「先生」與「子曰」簡釋 

 

  就馬王堆出土《帛書易傳》來看：〈繆和〉與〈昭力〉猶如一篇文章的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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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篇，共約 28 節，是《帛書易傳》的第五、第六篇，也是寫成最晚的兩篇，但

其所記史事最晚也是戰國初期之事；而且〈繆和〉篇所載史事，往往比《呂氏春

秋》、《韓非子》所記更為詳實，故廖名春教授《帛書易傳初探》考證：它是在《呂

氏春秋》、《韓非子》之前寫成的。而筆者從〈繆和〉、〈昭力〉二篇的記錄比較來

看，《帛書易傳》最有可能是戰國晚期稍前作品，是孔子晚年傳《易》弟子及其

後學在楚地的學生所傳鈔，而以〈繆和〉、〈昭力〉二篇的著成時間最晚，應係儒

門傳《易》、論《易》之作。 

〈繆和〉篇緊接著〈要〉篇，第一行頂端塗有墨釘標誌，以「繆和問於先生

曰」開篇，以「觀國之光，明達矣」作結，篇末有尾題作：「繆和」，未記字數。

其中，有繆和問〈渙〉、〈困〉、〈□〉、〈謙〉、〈豐〉五節，呂昌問〈屯〉、〈渙〉、〈蒙〉

三節，吳孟問〈中〉孚二節，莊但問〈謙〉一節，張射問〈謙〉一節，李羊問〈歸

妹〉一節；而以「子曰」開頭，講論〈復〉、〈訟〉、〈恆〉、〈坤〉諸卦爻辭之義者

六節；以歷史故事引論〈比〉、〈益〉、〈謙〉、〈睽〉、〈明夷〉、〈觀〉諸卦爻辭之義

者六節。〈繆和〉行數約 70，字數約 5070，每行字數約在 70 左右，約 25 節。〈昭

力〉篇約有 14 行 3 節，字數約 930，分別綜論卦爻辭，講論卿大夫之義、國君

之義與四勿之卦大義。就內容而言，不難看出二篇的相關，都是以問答方式論

《易》、解《易》的文獻，為附鈔的《易》學資料作品。此二篇成書較晚，所記

為孔子弟子後學傳《易》經師講《易》的內容。廖名春以為：「〈繆和〉、〈昭力〉

中的『子曰』，應即『先生曰』，是歐陽修所謂的『講師之言』。」16因〈繆和〉

篇文字較多，限於篇幅，以下僅就各節要義，簡單陳述，不再贅錄全文。 

 

（一）《帛書易傳‧繆和》第一節至第五節「先生」與「子曰」 

 

繆和問于先生曰：「請問，《易‧渙》之九二曰：『渙賁亓階，每（悔）亡。』

此辭吾甚疑焉，請問此之所胃（謂）？」﹝子﹞曰：「夫《易》，明君之守

也。吾思不達問，學不上與？恐言而貿易，失人之道。不然，吾志亦願之。」 

繆和曰：「請毋若此，願聞亓說。」子曰：「〈渙〉者，散也；〈賁〉階，幾

也，時也。古之君子時福至則進取，時亡則以讓。夫時（福）至而能既焉，

散走亓時，唯恐失之。故當亓時而弗能用也，至于亓失之也。唯欲為人用，

剴（豈）可得也才（哉）！將何无每（悔）之又（有）？受者昌，賁福而

弗能蔽者窮，逆福者死。……」 

 繆和問于先生曰：「凡生于天下者，无愚知賢不宵（肖），莫不願利達顯榮。

今《周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又言﹝不﹞信。』敢問

大人何吉于此乎？」子曰：「此聖人之所重言也，曰『又（有）言不信』。

凡天之道壹陰壹陽，壹短壹長，壹晦壹明。夫人道九（讎）之，是故湯﹝囚

於桀﹞王，文王拘於條（牖）里，﹝秦繆公困﹞於殽，齊桓公辱于長釣（勺），

 
16 詳參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自序》，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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戉（越）王勾賤（踐）困于﹝會稽﹞，晉文君困﹝于﹞驪氏。古古至今，

柏（伯）王之君，未嘗（憂）困而能□□﹝者，未之有﹞也。……」 

 繆和問于先生曰：「吾年歲猷（猶）少，志□□□已欲多□□□敢失忘吾

冬（者）？」子曰：「何□□□□□□□□未定□……曰美亞（惡）不□

□《書》、《春秋》、《詩》語蓋□……。」17 

 ﹝《易‧嗛》之九﹞三﹝曰：「勞嗛，君子又冬，吉。」何胃也？子曰：「此

言」□□□也。古之君子……非能焉而又功名于天下者，殆无又矣。故曰：

『勞嗛，君﹝子又﹞冬，吉。』此之胃也。﹞ 

繆和問于先生曰：「吾聞先君亓﹝舉﹞義錯法發﹝號﹞施令于天下也，皎

焉若□□□□□世，循者不惑眩焉。今《易‧豊》之九四曰：『豊亓剖，

日中見斗；遇亓夷主，吉。』可胃（何謂）也？」子曰：「〈豊〉者，大也。

剖者，小也。此言小大之不惑也。……遇者，見也；見夷主者，亓始夢（萌）

兆而亟見之者也。亓次秦繆公、荊莊、晉文、齊桓是也。……」 

 

以上鈔錄繆和向「先生」問《易》，師生共同討論了〈渙‧九二〉爻辭、〈困

卦卦辭、〈□〉卦、〈謙‧九三〉爻辭、〈豐‧九四〉爻辭之義。 

 

（二）《帛書易傳‧繆和》第六節至第八節「先生」與「子曰」 

 

   呂昌問先生曰：「《易‧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將

何胃也？」夫《易》，上聖之治也。古君子（處）尊思卑，（處）貴思賤，

（處）富思貧，（處）樂思勞。君子能思此四者，是以長又亓利，而名與

天地俱。……夫處上立（位）厚自利而不自血（恤）下，小之猷（猶）可，

大之必凶。……夫未夢頫（萌兆）而先知之者，聖人之志也，三代所以治

亓國也。…… 

   呂昌問先生曰：「……今《易‧渙》之六四曰：『渙亓群，元吉。』此何胃

也？」子曰：「異才（哉），天下之士所貴！夫〈渙〉者，散；元者，善之

始也；吉者，百福之長也。……」 

   呂昌問先生曰：「夫古之君子，亓思慮舉錯也，內得于心，外度于義。外

內和同，上順天道，下中地理，中適人心。……聞今《周易》曰：『〈蒙〉，

亨。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吉，再參讀（三瀆），讀則不吉，利貞。』

以昌之私（和），以為夫設身无方，思索不察，進退无節，讀焉則不吉矣，

 
17 按：趙建偉《出土簡帛周易疏證》於「《書》、《春秋》、《詩》語蓋……」以下，尚有釋文曰：

「者莫不安……者……以高下，故□□禹之取天﹝下者﹞，當此卦也。禹□其四肢，苦其思□，

至于手足胼胝，顏色□□□□……能□細，故上能而果□□下□號聖君，亦可謂終矣，吉孰大焉？

故曰勞謙君子，有終，吉，不亦宜乎？今有土之君，及至布衣□□□□□□□其妻孥，粉白黑涅

□□□□□□□□□矣，日中必傾，□非能□而有功名于天下者，殆無有矣。故曰勞謙君子，有

終，吉，此之謂也。」可與下段釋文並參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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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亨亓利者，古又之乎？」子曰：「……夫內之不咎，外之不逆，百百

（莫莫）然能立志于天下，若此者，成人也。成人也者，世无一夫，剴可

強及輿才（哉）？故言曰……君子于仁義之道也，雖弗身能，剴能已才

（哉）？日夜不休，冬（終）身不卷（倦），日日載載，必成而後止。……」 

 

以上鈔錄呂昌向「先生」問《易》，師生共同討論了〈屯‧九五〉爻辭、〈渙‧

六四〉爻辭、〈蒙〉卦卦辭之義。 

 

（三）《帛書易傳‧繆和》「先生」與「子曰」第九節至第十節 

 

    吳孟問先﹝生曰﹞：「《易‧中復（孚）》之九二亓辭曰：『鳴鶴在陰，亓子

和之；我又好爵，吾與璽羸（爾靡）之。』何胃﹝也﹞？」﹝子﹞曰：「夫

《易》，聖君之所尊也。吾庸與焉乎？」吳子曰：「亞（惡）又然！願先生

式（試）略之以為毋忘，以匡弟子所﹝疑﹞。」﹝子曰：鳴﹞鶴在陰，﹝君﹞

者所獨擅也，道之所見也，故曰「在陰」。君者，人之父母也；人者，君

之子也。君發號施令，以死力應之，故曰「亓子和之」。「我又好爵，吾與

璽羸之」者，夫爵（祿）在君，在人君，……訢（欣）焉而欲利之；忠臣

之事亓君也，讙然而欲明之。讙訢交通，此聖王之所以君天下也。故《易》

曰：「鳴鶴（在）陰，亓子和之；我又好爵，吾與璽羸之。」亓此之胃乎？ 

 

以上鈔錄吳孟向「先生」問《易》，師生共同討論〈中孚‧九二〉爻辭之義。 

 

（四）《帛書易傳‧繆和》「先生」與「子曰」第十一節 

 

 莊但﹝問﹞于先生曰：「敢問于古今之世聞學談說之士君子，所以皆牧焉，

勞亓四枳（肢）之力，渴亓腹心而素（索）者，類非安樂而為之也。以但

之私心論之，此大者求尊嚴顯貴之名，細者欲富厚安樂﹝之﹞實。……今

《易‧溓》之初六亓辭曰：『嗛嗛﹝君子﹞，用涉大川，吉。』將何以此

論也？」子曰：「夫務尊顯者，亓心又不足者也。君子不然。……嗛之初

六，嗛之明夷也，聖人不敢又立（有位）也，以又知為无知也，以又能為

无能也，以又見為无見也。……且夫〈川（坤）〉者，下之為也。故曰：『用

涉大川，吉。』」子曰：「能下人若此，亓吉也，不亦宜乎？舜取天下也，

當此卦也。」子曰：「芯（聰）明敻（睿）知守以愚，﹝博﹞聞強識守以

踐，尊﹝祿﹞貴官守以卑。若此，故能君人。非舜，亓孰能當之？」 

 

以上鈔錄莊但向「先生」問《易》，師生共同討論了〈謙‧初六〉爻辭與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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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之義。 

 

（五）《帛書易傳‧繆和》「先生」與「子曰」第十二節 

 

 張射問先生曰：「自古至今，天下皆貴盛盈。今《周易》曰：『〈嗛〉，亨，

君子又冬。』敢問君子何亨于此乎？」子曰：「所問是也。夫先君作埶列

爵立（位）之尊，明厚賞愛（慶）之名，此先君之所以勸亓力也宜矣。彼

亓貴之也，此非聖君之所貴也。夫聖君卑醴（體）屈貌以舍孫（舒遜），

以下亓人，能至天下之人而又之。﹝非聖君，亓﹞孰能以此冬？」子曰：

「天之道槁（崇）高神明而好下，故萬勿（物）歸命焉；地之道精博以尚

而安卑，故萬勿（物）得生焉。聖君之道尊嚴敻（睿）知而弗以驕人，嗛

然比德而好後，故﹝天下歸心焉﹞。《易》曰：『〈嗛〉，亨，君子又冬。』」

子曰：「〈嗛〉者，溓（謙）然不足也。亨者，嘉好之會也。夫君人者以德

下亓人，人以死力報之，亓亨也，不亦宜乎？」子曰：「天道毀盈而益嗛，

地道銷﹝盈而﹞流嗛，﹝鬼神害盈而福嗛﹞，人道亞（惡）盈而好溓。溓

者，一物而四益者也；盈者，一物而四損者也。故聖君以為豊茬，是以盛

盈。……」 

 

以上鈔錄張射向「先生」問《易，師生也是共同討論〈謙‧初六〉爻辭與卦

辭之義。 

 

（六）《帛書易傳‧繆和》「先生」與「子曰」第十三節 

 

 李羊問先生曰：「《易‧歸妹》之上六曰：『女承匡（筐）无實，士刲羊无

血，无攸利。』將以辭，是何明也？」子曰：「此言君臣上下之求者也。

女者，下也。士者，上也。承者，□﹝也。匡﹞者，□之名也。刲者，上

求于下也。羊者，眾也。血者，卹也。攸者，所也。……夫明君之畜亓臣

也，不虛忠臣之事，亓君也又實，上下通實，此所以長又令名于天下也。

夫忠言情愛而實弗脩（隨），此鬼神之所疑也，而兄（況）人乎？將何所

利？……此之胃也。」……子曰：「君人者又大德于﹝臣﹞而不求亓報，

則□□要晉齊宋之君是也；臣人者又大德于﹝人而不求亓報﹞，……王子

比干、五子﹝胥﹞、□□子隼是也。……是故聖君求報於人，士饒壯而不

能……矣。」 

 

以上鈔錄李羊向「先生」問《易》，師生共同討論〈歸妹‧上六〉爻辭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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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帛書易傳‧繆和》「先生」與「子曰」第十四節至第二十四節 

 

 復之﹝六﹞二曰：「休復，吉。」……何吉之求矣？子曰：「昔者先君……

猶恐人之不順也，故亓在《易》﹝也，〈訟〉之六三曰：食舊德，貞厲，

終吉；或從王﹞事，无成。」子曰：「食﹝舊德﹞，正之成也，故人……

幹事食舊德以自厲……不亦宜乎？」 

 子曰：「〈恆〉之初六曰：『敻恆，貞凶，﹝无攸利。﹞』」子﹞曰：「治（敻）……

曰國□人之所非也，凶必產。……」子曰：「〈恆〉之九三曰：『不恆亓德，

或承之羞，貞﹝藺﹞。』」子曰：「不恆亓德，言亓德行之无恆也，德行无

道則親疏无辨，親疏无辨……。」﹝子曰：恆之﹞九五曰：「恆亓德，貞，

婦人吉，夫子凶。」……「又弱德必立而好比于人，賢不宵（肖）人得亓

宜，則吉；自恆也，則凶。……」 

 子曰：「〈川（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子曰：「直方

者，知之胃也。……不利者，无過之胃也。夫羸德以與人，過則失人和矣，

非人之所習也，則近害矣。……」 

 

以上解《易》的形式為之一變，不再是問答體，而是直接以「子曰」解《易》，

並以歷史故事證《易》。其中，第十四節至第十九節，每節皆以「子曰」開頭，

依次闡發了〈復‧六二〉爻辭、〈訟‧六三〉爻辭、〈恆‧初六〉爻辭、〈恆‧九

三〉爻辭、〈恆‧九五〉爻辭、〈坤‧六二〉爻辭之義。 

 

（八）《帛書易傳‧繆和》「先生」與「子曰」第二十節至第二十五節 

 

先敘述一個歷史故事，再引《易》為證，此種形式與《韓詩外傳》解《詩》

如出一轍。具體說來，第二十節是以湯田獵（「湯出巡，守東北，又火。」），18德

及禽獸魚鱉的故事，闡明〈比‧九五〉爻辭（「顯比，王用參毆（三驅），失前禽，

邑不戒，吉。」）之義。 

第二十一節，是以魏文侯禮遇段干木事（「過段干木之閭而式。……文侯曰：

『段干木富乎德，我富于財；……若何我過而弗式也？』」），闡發〈益‧九五〉

爻辭（「又覆惠心，勿問无（元）吉，又復惠我德。」）之義。 

第二十二節，是以吳太子辰歸（餽）冰八管，置之江中，與士人共飲，因而

士人大悅，大敗荊人的故事（「吳王夫肆（差）攻，當夏，太子辰歸冰八管。……

與士飲亓下流。江水未加清，而士人大說（悅）。斯壘為三遂，而出擊荊人，大

敗之，襲亓郢，居亓君室，徙亓祭器。察之，則從八管之冰始也。」），闡明〈謙‧

上六〉爻辭（「鳴謙，利用行師征國。」）之義。 

 
18 趙建偉《出土簡帛周易疏證》釋文作：「湯出巡守，東北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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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節，是以倚相說荊王拒越，而從越分吳事（「越王勾賤即已克吳，

環周而欲均荊方城之外。荊王聞之，恐而欲予之。左史倚相曰……請為長轂五百

乘，以往分于吳地。……」），闡明〈睽‧上九〉爻辭（「睽柧，鬼豕負涂，載鬼

一車，先張之柧，後說之壺。」）之義。 

第二十四節，通過沈尹樹（戍）述說伐陳之利事（「荊莊王欲伐陳，使沈尹

樹往觀之。……沈尹樹曰：『……城郭脩，﹝則﹞人力渴（竭）矣；倉廩實，則

﹝又飢﹞之人也；亓士好學，則又外志也；亓婦組疾，則士祿不足食也。故曰陳

可伐也。』遂舉兵伐陳，有（克）之。」），闡明〈明夷‧六四〉爻辭（「入于左

腹，穫（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廷。」）之義。 

第二十五節，通過史黑（默）向趙間（簡）子分析衛不可伐之事（「趙間子

欲伐衛，使史黑﹝往睹之，期以﹞……史黑曰：『吾君殆乎大過矣！衛使據（蘧）

柏玉相，子路為浦（輔），孔子客焉，史子突焉，子贛出入於朝而莫之留也。此

五人，一治天下者也，而皆在衛……況舉兵而伐之乎？』」），闡明〈觀‧六四〉

爻辭（「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之義，而後總結全文曰： 

 

《易》曰「童童往來」，仁不達也；「不克征」，義不達也；「亓行塞」，道

不達也；「不明每（晦）」，明不達也。「□□□□」，﹝仁達矣﹞；「□□□

□」，義達矣；「自邑告命」，道達矣；「觀國之光」，明達矣。 

 

這種大量運用歷史故事來解說《周易》卦爻辭之旨的方法，可以說開創了以

史證易派的先河。而且這些歷史故事，大多見於《呂氏春秋》、賈誼《新書》、《說

苑》、《新序》、《韓詩外傳》與《大戴禮記》等書中，具備歷史事件與易學詮釋雙

重參考鑒證的價值。19 

 

十、《帛書易傳‧昭力》「子曰」、「先生曰」簡釋 

 

  〈昭力〉是帛書《易傳》的結篇，共 14 行，每行字數約 70，末一行僅 22

字，共約 930 字。〈繆和〉與〈昭力〉一體而兩篇，而丁四新〈帛書繆和、昭力

「子曰」辨〉認爲：帛書〈繆和〉、〈昭力〉之「子曰」即是「孔子曰」，並非指

「講師之言」。繆和、昭力等七人，皆當爲孔子晚年弟子，而非漢初人物。由此

還認爲，〈繆和〉、〈昭力〉乃是儒家研《易》著作，而戰國至漢初流傳的諸種《易

傳》皆當以孔子爲宗主，且多與孔子晚年弟子及其後學相關。20這一論點有其文

本思想的根據，可以作為研究的參考。 

 
19 詳參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帛書繆和、昭力簡說〉，頁 28，以下考證之說。 
20 丁四新：〈帛書繆和、昭力「子曰」辨〉，刊登於《中國哲學史》，2001 年第 3 期，頁 1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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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形式，皆以昭力問《易》，而「子」或「先生」以卦爻辭義申答解《易》。

全文可分為三段落：第一段，闡發〈師‧六四〉爻辭、〈大畜‧九三〉爻辭與六

五爻辭，以綜論「君卿大夫之義」。第二段，闡發〈師‧九二〉爻辭、〈比‧九五〉

爻辭與〈泰‧上六〉爻辭，以綜論「國君之義」。第三段，闡述「四勿之卦」——

「〈比〉、〈旅〉、〈无孟（无妄）〉、〈歸妹〉」之義。總體而言，〈昭力〉解《易》綜

合性強，揉合數卦數爻之辭，闡發其共同的意義，已見融會貫通的詮釋端倪。尤

其，〈昭力〉全篇談各卦辭爻辭的政治思想，具有濃厚的儒家重德特色，可視為

孔門後學的《易》學發揮。 

 

（一）《帛書易傳‧昭力》「子曰」、「先生曰」之一 

 

      昭力問曰：「《易》又（有）卿大夫之義乎？」子曰：「〈師〉之『左次』與

『闌輿之衛』與『豶豕之牙』參（三）者，大夫之所以治亓（其）國而安

亓﹝民也﹞。」 

 

此段開篇昭力發問：《易》是否具備卿大夫治國之義？「子」21以〈師‧六

四〉爻辭「師左次，无咎」、〈大畜‧九三〉爻辭「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

利有攸往」與〈大畜‧六五〉爻辭「豶豕之牙，吉」三者，以綜論大夫「所以治

其國而安其民」之義，詳細內容如下。 

 

（二）《帛書易傳‧昭力》「子曰」、「先生曰」之二 

 

      昭力曰：「可得聞乎？」子曰：「昔之善為大夫者，必敬亓百姓之順德，忠

信以先之，脩亓兵甲而備（衛）之，長賢而勸之，不乘勝名以教亓人，不

美（羞）卑隃以安社稷。亓將督誥也，吐言以為人次；亓將報□﹝也﹞，

史一以為人次；亓將取利，必先亓義以為人次。《易》曰：『師左次，无咎。』

師也者，人之聚也；次也者，君之立也。見事而能左（佐）亓主，何咎之

又（有）？」 

 

  此條首先總論善為大夫之德，在於「敬其百姓之順德」，而先之以「忠信」，

又能「修其兵甲而備之，長賢而勸之，不乘勝名以教其人，不美卑隃以安社稷」，

如能依循此道而行，則大夫發號施令，便能按部就班，而百姓安頓，國家自然安

定；又能先義以取利，那麼天下之人便能服德而安泰了。此引〈師‧六四〉爻辭

「師左次，无咎」，以為安聚人民百姓，奠定君主政權的基礎；又能「見事而佐

 
21 或以為即「孔子」，或以為「孔子後學」，或以為「講師」，或以為「漢儒」，紛紛莫定，大抵

為孔門後儒論《易》之作則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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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內政修明，道德良善，而積極治事，民服臣能而主安，那有不能郅治之

理呢？ 

 

（三）《帛書易傳‧昭力》「子曰」、「先生曰」之三 

 

      問：「闌輿」之義。子曰：「上正（政）衛國以德，次正衛國以力，下正衛

﹝國﹞以兵。衛國以德者，必和亓君臣之節，不（以）耳之所聞，敗目之

所見。故權臣不作，同父子之欲，以固亓觀（親）賞。百姓之勸，以禁違

（諱）教，察人所疾，不作奇（苛）心。是故大國屬力焉，而小國歸德焉。

城郭弗脩，五兵弗實，而天下皆服焉。《易》曰：『闌輿之衛，利又攸往。』

若輿且可以闌然衛之，況以德乎？可不共（吉）之又？」 

 

  昭力接著問〈大畜‧九三〉爻辭「閑輿」之義。而在文字比對上，通行本〈大

畜‧九三〉爻辭作：「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昭力〉引作：

「《易》曰：『闌輿之衛，利又（有）攸往。』」廖名春教授以為：「闌，與今本閑

通。今本的『曰』字，用在此處，殊為不通。……〈昭力〉引無『曰』字，多一

『之』字，文從字順，足證今本之『曰』字有誤。由此可見，〈昭力〉所引之《易》，

與帛書《易經》，並非一本。」22 

  「子曰」的詮釋甚富儒家以德治國而天下從的宏觀遠見，最好的政治策略是

「衛國以德」，其次「以力」，最下「以兵」，這種觀點放諸四海而皆準，置諸古

今而皆宜，可說是儒家重要的政治思想。而如何「衛國以德」？又能夠發揮何種

作用？作者的引申發揮，為後世提供「天下皆服焉」的具體說明，文本具體而微，

就不須筆者再多加費辭解釋了。 

 

（四）《帛書易傳‧昭力》「子曰」、「先生曰」之四 

 

      又問：「『豶豕之牙』，何胃也？」子曰：「古之伎強者，伎強以侍（待）難

也。上正（政）衛兵而弗用，次正用兵而弗先也，下正銳兵而后（後）威。

幾兵而弗用者，調愛亓百生（姓）而敬亓士臣，強爭亓時而讓亓成利。文

人為令，武夫用國，脩兵不解（懈），卒伍必固，權謀不讓，怨弗先昌。

是故亓士驕而不頃，亓人調而不野。大國禮之，小國事之，危國獻焉，力

國助焉，遠國依焉，近國固焉。上正（政）陲（垂）衣常（裳）以來遠人，

次正橐弓矢以伏天下。《易》曰：『豶豕之牙，吉。』夫（其）豕之牙成而

不用者也，又笑而后見。言國脩兵不單（戰）而威之胃也。此大夫之用也，

卿大夫之事也。」 

 
22 並見《帛書易傳初探》，頁 27，頁 188，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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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力又接著發問〈大畜‧六五〉爻辭「豶豕之牙，吉」之義。「子」加以發

揮說明「古之伎強者，伎強以侍（恃）難」之所以由，此段文義充滿了道家無為

而天下治的思想，充分展現出戰國時期黃老思想的體國經野的政治策略，看似消

極而實積極，貌似茌弱而實堅強，以我之有備防人之無備，以我之有為先人之無

為，則兵寢而國安，勢威而形固，故能「笑而後見」，近悅遠來，此正「大夫之

用」而「卿大夫之事也」。此上內容兩相對照，則中國古哲之中庸思想，可說融

會儒道，一體兩面，用之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通達無礙，止於至

善！ 

 

（五）《帛書易傳‧昭力》「子曰」、「先生曰」之五 

 

      昭力問曰：「《易》又（有）國君之義乎？」子曰：「〈師〉之『王參賜命』

與〈比〉之『王參毆』與〈泰〉之『自邑告命』者，三者，國君之義也。」 

 

  此段昭力發問：「《易》有國君之義嗎？」適與前面所述卿大夫安民治國親善

四海之義對揚。「子」以〈師‧九二〉爻辭「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比‧

九五〉爻辭「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與〈泰‧上六〉爻辭「城

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以綜論「國君之義」，詳文見後。 

 

（六）《帛書易傳‧昭力》「子曰」、「先生曰」之六 

 

      昭力曰：「或（可）得聞乎？」子﹝曰﹞：「昔之君國者，君親賜亓大夫，

親賜亓百官，此之胃（謂）參袑（召）。君之自大而亡國者，其臣厲以最

（聚）謀。君臣不相知，則遠人无勸矣，亂之所生于忘者也。是故君以意

（愛）人為德，則大夫共蔥（恭德），將軍近單（禁戰）；君以武（資財）

為德，則大夫溥（薄）人，﹝將軍凌上﹞。慳君以資財為德，則大夫賤人，

而將軍走利。是故失國之罪必在君之不知夬（大夫）也。《易》曰：『王參

賜命，无咎。』為人君而能亟賜亓命，无（夫）國何失之又（有）？」 

 

  此以〈師‧九二〉爻辭，借論國君統治領袖之道，以「參袑」（三紹）為基

礎，也就是親臨封賜，逐級授權，分層負責。因此國君能「以意人為德」，也就

是選拔俊彥，甄別人材，適才適所，則文武一心一德，國家自然長治久安；如果

「君以武為德」，或「以資為德」，則文武百官凌上犯下，欺君賤民，國家如何能

保持國泰民安？所以說國君「失國之罪必在君之不知夬也」，「夬」其實就是「決

定」、「抉擇」的意思，因此國之治與不治，就決定於國君政策與抉擇的良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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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七）《帛書易傳‧昭力》「子曰」、「先生曰」之七 

 

      又問：「〈比〉之『王﹝參﹞毆』，何胃也？」子曰：「昔□□□□人，以察

教之，以義付之，以刑殺當罪而人服君，乃服小節，以无（先）人曰義。

為上且猷又（猶有）不能，人為下何无過之又？夫失之前將戒諸後，此之

胃教而戒之。《易》﹝曰：比﹞之『王參毆，失前禽，邑人不戒，吉。』

若為人君毆者，亓人孫戒在前，何不吉之又？」 

 

  〈比‧九五〉爻辭通行本作：「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與〈昭

力〉所引大致相同。此條為昭力發問〈比‧九五〉爻辭「王三驅」的意思，「子」

以「教而戒之」：「以察教之，以義付之，以刑殺當罪而人服君，乃服小節，以无

人曰義。」詮釋國君教諭臣民，重在「為人君毆（驅）者，亓（其）人孫戒（遜

誡）在前」，先教而後戒，符契儒家以德教為先，威懲於後的政治明德親民思想。 

 

（八）《帛書易傳‧昭力》「子曰」、「先生曰」之八 

 

      又問：「〈泰〉之『自邑告命』，何胃（謂）也？」子曰：「昔之賢君也，明

以察乎人之欲惡，《詩》《書》以成亓慮，外內親賢以為紀岡（綱），夫人

弗告則弗識，弗將不達，弗遂不成。《易》曰：〈泰〉之『自邑告命，吉。』

自君告人之胃也。」 

 

  〈泰‧上六〉爻辭通行本作：「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昭力〉作「吉」，

當是所據之本不同。此段昭力發問〈泰‧上六〉爻辭「自邑告命」之義，「子」

以「昔之賢君，明以察乎人之欲惡，《詩》《書》以成其慮，外內親賢以為紀綱，

夫人弗告則弗識，弗將不達，弗遂不成」闡發君主治國之道，可說清明條達，體

用兼顧。 

 

（九）《帛書易傳‧昭力》「子曰」、「先生曰」之九 

 

      昭力問先生曰：「君卿大夫之事既已聞之矣，□（參）或又乎？」子曰：「士

數言數百，猷（猶）又所寶（廣）用之，兄（況）于《易》乎？〈比〉卦

（六十）又二，冬（終）六合之內，四勿（物）之卦，何不又（有）焉？

〈旅〉之溍（潛）斧，商夫之義也；〈无孟（妄）〉之卦，邑途之義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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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而穫，戎夫之義也；良月幾望，處女之義也。」 

 

  前皆以「子曰」作答，於此末段則改以「先生」作復，顯見兩義一致，即前

文所指孔門傳述《易》教後學所記。而此段引〈歸妹‧六五〉爻辭為釋，而通行

本作：「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昭力〉作：「良

月幾望，吉。」從「吉」字看，「良月」連讀屬下句，似乎也不無道理。 

 

十一、結論 

 

（一）《易傳》與《論語》在思想上，有密切的內在相承脈絡；並旁證先秦

書籍記載史實，可知通行本《易傳》並非出於一人之手，而是完成於孔子以後的

門人弟子與儒家後學之手。因此，雖然有些學者仍頗疑孔子未嘗讀《易》，而根

據《論語》所載，孔子思想中與《易》理相合處者頗多，並依馬王堆《帛書易傳》，

可以證明孔子當有學習、傳習與贊述《周易》之事。要之，《周易》當為周文遺

典，經孔子編集整理，並解說教育學生，其後弟子後學儒士以及他家專門，踵事

增華，而成通行本與帛書本《易傳》的體式義理。 

（二）《周易‧乾‧文言傳》「子曰」，孔子皆以人（君子、大人）的道德修

養詮釋其義理，而以「學」為其基礎，〈乾‧九二〉的「信謹」、「存誠」即〈乾‧

九三〉的「修辭立誠」、「忠信」，以言行及心志的篤實論證，以見「大人」、「君

子」成德進學的純真。因此，《周易‧乾》卦以仁為創生根本，《論語》以仁立成

德教化，省思孔子的《易》教，建構為「踐仁」的價值體系與功夫，在二十一世

紀的今日，具有「自我實現」的當代意義與價值。 

（三）總結《周易‧繫辭上傳》「子曰」全文，重視個人的德行修養，以配

合天地宇宙的自然規律：「天人合德」。所以孔子再三強調：德業一致，知行合一，

謙虛不傲，幾密將事，謹言慎行，履信思順，天助人助，體用並重，……諸多方

面的修為功夫與生命凝鍊，可以說是一套人生哲學的寶典指南，這也是孔子與儒

家思想永恆不易的時代價值，對於人生安身立命的向度，以及應物處世、獨善兼

善、內聖外王的進路，提供了和諧美利的絕對可能與充盡實現的必然條件。二十

一世紀的中華子民，如能切實奉行聖人傳統彝則的教誨，必能受用無窮，自在愉

悅。 

（四）《周易‧繫辭下傳》託引孔子之說，以闡釋《周易》卦爻辭的義理，

分見於第五章共十條、第六章僅一條，總計十一條。兩章十一條記述孔子議論《周

易》卦爻辭義理，並論說卦名、卦辭的特點與意義，剖析學《周易》、用《周易》

的多元向度，雖為〈繫辭傳〉作者託孔子之名所發議論，皆可見孔門儒理應物用

世之道、天人合一與德智雙彰之蘊，作為二十一世紀現當代中華子民文化自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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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主體的貞定重建，具有積極的時代價值義涵。 

（五）《帛書易傳》各篇稱引孔子與先生之說，皆可一探究竟，大體以孔子

師生與再傳後學弟子問答的形式說解《易》義，不管從史學或《易》學的角度考

察，可證為儒家學派內部所流傳的《易》學論文集，具有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 

（六）《帛書易傳》第一篇〈二三子（問）〉，其地位最為突出，著成時間自

當較早，從此出土文獻中，比勘探論孔子的《易》教思想，應該是一條邁向研究

先秦孔門儒者思想融通合會的康莊大道。 

（七）《帛書易傳‧易之義（衷）》與今本〈繫辭傳〉、〈說卦傳〉有文本上的

傳承編寫關係，而其解析〈乾〉、〈坤〉與各卦卦爻之義的卦序與宗旨，又可提供

學者與今本〈序卦傳〉與〈雜卦傳〉的比較參照，在文獻的研究上有其重要的鑒

證作用。而其中特重〈乾〉〈坤〉、陰陽、剛柔、動靜、文武的義理詮釋，運用於

道德修養與政教作為上，又可反映出儒道黃老合流的思想特色與樣貌，具有先秦

哲學在本體論與宇宙論的融攝意義，可以說是一份重要而不可輕忽的出土文獻。 

（八）從《帛書易傳‧要》的文獻材料加以分析，關於孔子論《易》的事蹟

應該是可靠而信徵。而「重德義」更是先秦儒家的基本精神與基本傳統，由此以

觀：《帛書易傳‧要》不僅在經學史、《易》學史與思想史上，有其劃時代的意義，

更是孔門儒家仁義道德、天人合一、體用一如的精簡賅要的重要論述文獻，值得

學者共同重視與持續研究。 

（九）《帛書易傳‧繆和》篇解《易》大都直接闡發卦爻辭的德義，與〈二

三子（問）〉、〈繫辭〉、〈易之義（衷）〉與〈要〉完全一致。所不同者，〈二三子

（問）〉、〈繫辭〉、〈易之義（衷）〉與〈要〉多直接記錄孔子師徒論《易》的言行，

而〈繆和〉與〈昭力〉則很少提到孔子，其思想具有較強的綜合性質，具有戰國

末期學術的特點，與老子、黃老著作多有雷同之處，其《易》說交雜著濃厚的儒

家與黃老思想成分。23 

（十）《帛書易傳》〈繆和〉與〈昭力〉二篇，附驥於〈二三子（問）〉、〈繫

辭〉、〈易之義（衷）〉與〈要〉之後，提到了蘧伯玉（據柏玉）、孔子、史子、子

貢（贛）、子路五賢哲，且所論多為儒家崇仁重道尊德尚義之說，當為同一學派

嫡傳；又因受戰國時期黃老思想的影響，故雜染戰國中期以後濃厚的黃老學術綜

合特色，也就不足為奇了。 

（十一）《帛書易傳》〈繆和〉與〈二三子（問）〉二篇，均載有今本《周易‧

彖傳》之文，其解釋卦爻辭說，且多本於〈彖傳〉、〈大象傳〉、〈文言傳〉與〈說

卦傳〉之義理，對於判斷通行本《易傳》各篇的寫成時代，無疑提供了客觀鑒照

的標竿，故廖名春推論以為：可知在《帛書易傳》寫成之前，不但〈繫辭傳〉早

已形成，而且〈彖傳〉、〈大象傳〉、〈文言傳〉與〈說卦傳〉的基本部分亦已大抵

產生完成。對於《易》學史而言，《帛書易傳》的出土研究，提昇了識鑒的深度，

也推闊了學術的廣度，可說影響深遠，價值連城，值得再三翫味，反復研討。 

（十二）《帛書易傳‧昭力》篇為全文結束，昭力特地發問「卿大夫」治理

 
23 詳參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帛書繆和、昭力簡說〉，頁 23 以下闡述；下二條所見同此。 



 57 

國家天下之義與「國君」統治國家天下之道，是否還有其他可聞勝義？「子」以

「四物之卦」——〈比〉、〈旅〉、〈无孟（无妄）〉、〈歸妹〉，闡述時空中人事之義，

言簡義賅，為全文作一結響。〈昭力〉為《帛書易傳》壓軸，與〈繆和〉一樣對

於儒家德教與黃老道家無為垂拱思想，並有論述，俱顯《易》教中儒道會通一致

精神，義涵可謂深刻。 


